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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擬象議爻，觸類旁通的《易》學世界，提供歷代思想家與文藝

創創創創創的創象，創創創創創創的創思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創

代，出入創浩瀚學海的思想家黃宗羲而言，他個人在易學中開啟的

思維方式，有助創疏通歷來爭訟不決的文道分合問題；將唐宋古文

家著重的「文統」與理學家推崇的「道統」，重新予創勘定創 
本文透過黃宗羲的思維取向，進一步揭示出「文道合一」的理

論架構，並發現這創一個漸進而實踐的歷程，攸關創黃氏在不同階

段之創文學的詮釋創將文學由道的「載體」創涵，逐步還原其「本

體」與本源(文學本源論)的創質，並與道產生密切的聯繫，最後更

與人的價值自覺「主體」合而為一創在這裡「文」與「道」的關係，

筆創認為猶如宋創理學中「心體」與「性體」的分系問題(心性合

一、心性分立、創心著性)，我們可創將歷來文道分合的型態歸納

為「文創載道」、「文創貫道」、「文道合一」三種型態創黃氏顯

然吸收了蕺山學的底蘊，並兼攝了易傳創象數的系統，將文學視為

道的「形著」原則，文與道兩創的合一，創超越辯證的綜合創 
黃宗羲訴諸元氣，擬議「風」「雷」的文學論旨，即創緣創上

述的原則而來，不僅藉由易經取象創「巽」「震」兩卦的創涵，可

視為文道合一的「創理結構」，同創又能在文學史的溯源中，發現

「風」「雷」的創向指涉，乃兼有「檄」「移」兩種文體所具備的

「「文之「」，創「「入「「創黃氏創「生創創創文「「「的心「，

為這一兼具文學史與思想史創義的理則結構（即文道合一），賦予

了創造性的詮釋，並提供了一個統體照察，不為人惑的健全視觀，

本文希望能提供今日在研究黃宗羲學思格局上，一個嶄新的向度創 

關鍵詞：文道合一、黃宗羲、易傳、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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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易學象數論》中闡示的文道規律 

縱覽興亡，留書待訪，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黃宗羲畢生的寫照。

對於世運循環的一治一亂，黃氏慣於認取其中癥結；以明經通史，

兼貫百科式的治學取向，包括了經史、文學、天文、地理、政治、

算術、樂律、九流百家等廣泛的論述場域。並著手編撰規模宏偉

如《明文海》、《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鉅著，以及《南

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詩曆》等眾多的個人文學選集。

觀其撰述的企圖所在，應該有其一套貫穿整體、兼容並蓄的文學

思想，才能鍥而不捨地成就不朽之文史志業。 

黃宗羲論文與創作，概以文道合一為鵠的，就其評騭的標準，

乃謂「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為二之」1，文道分合

的結果，即為他判斷是否足堪成為天下至文的依據。「文道合一」

的論題是黃宗羲文學思想最為顯著的宗旨，乃綜考黃氏編撰《明

文海》之評點脈絡，以及《南雷文定》中諸多文章的共同意向而

來。2另一方面也連繫著唐宋以來韓愈，歐陽修等人「文以載道」

的傳統，下迄明代中期以來爭訟不已的「法古」或「變古」的文

學典範之抉擇問題。例如對於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竟陵派

的文學主張，以及明清之際文學思潮的種種爭論，黃氏都有他個

人獨立思考的見解，而不流入意氣之爭或門戶之見。特別是有兩

                                                 
1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南雷文定．前集》，卷七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

學名著第六集》16，120創台北：世界書局頁創 
2 黃宗羲創《創文海》一著，為黃氏選輯有創一代的文創集成，規模宏偉，共計四百

八十二卷，為其早年《創文案》一書的擴編之創創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7 年創

其中關創各家文創之評點，可參見《創文海評語彙輯》收創《黃宗羲全集－南雷詩

文集》12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黃宗羲創《南雷文定》一著，為黃氏個人

代表創之集成，收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創台北：世界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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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端緒與他的文道思想攸關，其一是明代初年浙東一域的文學

觀，由宋濂、王禕、胡翰、方孝孺等人致力於理學與文學的結合，

強調「以文明道」，對於道統和文統的繼承以及實踐，都隱然是

黃宗羲「文道合一」思想的淵源。宋濂尤重養氣之法，他的〈文

原〉和 〈朱右白雲稿序〉認為文氣之陶養，可以管攝萬匯，無

所不參，甚而下筆成文得以為雷霆之鼓舞、風雲之翕張、雨露之

潤澤、鬼神之恍惚等等千彙萬端的風格3。這一方面的觀點，與黃

宗羲的「元氣」鼓盪，發而為「風雷」之文的文道內涵也似乎若

合符節。此外明初王禕、宋濂主持編修的《元史》打破前代史書

體例，合「儒林傳」、「文苑傳」為一，立「儒學傳」共收南北

文士二十人，和黃氏日後力主《明史》不當分立諸傳的立場，都

可視為文道論題上的重要關係。4另一方面，他對胡翰的易學的〈衡

運〉推算法，認為「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

代之盛猶未絕望」的信念，抱持很大的認同，遂影響他在寫作《明

夷待訪錄》一書的基本構思，以及創辦證人書院，開啟清初浙東

學派，沈潛蓄積豪傑元氣的踐履，有著深遠的影響。黃氏並於評

騭有明一代的《明文海》選文中，乃將宋濂與胡翰二家，定位為

整個明代文學發展上，最高的「元氣」一格。這兩大端緒可以側

見我們習於判定的「浙東學術」（或浙東學派）概念，至少就黃

宗羲的思想淵源而論，除了思想史上的永嘉、永康及金華之學尚

事功、重經史的大傳統之外，應該正視明代初年浙東派文學集團

的文學論旨，實與黃氏的文史志業有密切的承先啟後關係。 

                                                 
3 〈文原〉和〈朱右白雲稿序〉二文收創，宋濂（創）創《宋文憲公全集》2，8；26，

11、12創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 
4 廖可斌創《復古派與創代文學思潮》上冊，70、71、53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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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半生顛沛流離的黃氏而言，由避地海隅，進而有乞師日

本、眼界大開的特殊戰局歷鍊。繼而避地於萬山之間，風颯寂景，

以助其淒清心影；就算是避居市廛也甘之如飴，對於生命境遇的

況味，感觸尤深；易學中的憂患意識，以及與世推移的哲理，儼

然成為重要的信仰支柱。黃宗羲〈鄭蘭皋先生八十壽序〉說鄭氏

得之于《易》者，所說正是《易》的不斷變易性：「蓋渾然太虛

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

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跡可指，不露圭

角，故謂之無首者此也」5。遂成為黃宗羲等遺民人物，如何在出

處進退之際,恰如其分的審顧文化志業，捏拿及抉擇的信念也就顯

得格外謹慎。 

黃氏在〈畫川先生易俟序〉一文中，則能在切身的現世經驗

外更進一步的具體闡明了「義理」與「象數」兩者復歸於一的理

則，亦即觀象以明理，誠如易經〈繫辭傳〉的探賾索隱之道，故

謂： 

蓋易非空言也，聖人以之救天下萬世者也。大化流行，有一

定之運，如黃河之水，自崑崙而積石，而底柱而九河而入海，盈

科而進，脈絡井然。三百八十四爻皆一治一亂之脈絡，陰陽倚伏，

可以摹捉，而後聖人得施其苞桑拔茅之術以差等百王。6 

在天地之理則、歷史變化以及人情物理之交錯，皆簇集於目

前的處境下，如何會通古今？黃氏指出當以「象數」之變遷為經，

人事之從違為緯，「義理」皆在其中，甚至於一部二十一史，即

                                                 
5 黃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67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6 黃宗羲著〈畫川先生易俟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97、98創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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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百八十四爻的流行軌跡也。把握及推斷的理則不外乎依循易

經擬議的要領，將取象及爻變之道，加以廓清及確立之，才能如

實把握擬議道體，並在人情物理中成其變化，本文續言：「天以

日月星辰為言語文字，詔告天下萬世。聖人寫天象以為象數，不

過人事之張本，其為象數也，盡之於三百八十四爻。」在仰觀俯

察，遊目騁懷的心領神會下，擬象議爻的目的，本為「擬諸形容，

象其物宜」，故能針對宇宙人事進行「探賾索隱」，斷非一意模

擬章節字句者所能相應。擬議思維的芻型，乃奠基在《易傳》思

想的體系之中7，可視為上述文學復古思潮的潛在結構。周易〈繫

辭傳〉上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其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已盡言其意義。 

然則〈繫辭傳〉之意，何以如是難知？思想史和文論史上的

「言／意／象之辨」爭議甚大，因此〈繫辭上傳〉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即擬之而後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即議之而後動）。言

天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即擬議已成其變化）。8 

製作卦爻的聖人在萬物和人事之間關切的焦點是「天下之賾」

與「天下之動」，也就是萬事萬物的複雜性與變動性。卦爻裡的

                                                 
7 擬議一詞的創涵，諸家論易皆視為易經的重要理則，王弼（魏晉），樓宇烈校釋（民

國）創《王弼集校釋》546創台北：華正書局，1992 年創指出：「創擬議之道，繼

創斯義創，誠創吉凶失「存乎所動……故夫創悔吝創，存乎纖介；定失「創，慎創

樞機創創創君子擬議創動，慎其微也創」 
程顥、程頤（宋）創《二程集》1030創台北：漢京文化事「有限公司，1983 年創指

出：「擬度而設其辭，商議創察其動，擬議創成其變化也創變化，爻之創義；擬議，

議而言之也創舉鳴鶴在陰創下七爻，擬議而言創也創餘爻皆然創」 
8 朱維煥創《周易經傳象義闡釋》，〈繫辭上傳〉8，470創台北：學生書局， 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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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就是在反映或模擬這

些自然現象。其實就《繫辭傳》作者來說，天地就是一個大卦爻，

卦爻就是具體而微的天地，兩者密切不可分。9上傳第一章接著說：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方面在描述卦爻變化，

也可以說是在描述自然現象。我們從這幾句話中所能領略到的，

就是上文所說的，文﹙史﹚與道的結性因素的相互感應與配合，

是卦爻所演示的天地間萬事萬物生成發展的真相。〈繫辭傳〉所

依循之原則。由是得知，言天下事，實有一「三段式」的理則結

構，必自「擬之而後言（擬），議之而後動（議），擬議以成其

變化（化）」以說明其理。10 

黃氏遂以他編選明文，以及個人創作的具體經驗，指出擬議

通變當以性情閱歷為旨歸，方能確定為文之道「蓋其身之所閱歷，

心目之所開明，各有所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然則學文者，亦

學其所至而已矣，不能得其所至，雖于作家，亦終成其為流俗之

文耳。」11得其「至處」正為擬議以成其變化的目標，並隱涵著將

「紙上的文章」視為人對「天地文章」的參悟，並且對於敘事形

式法則的探究和把握，也就帶有整體性的思路12。因而不僅文乃道

之形著，甚且「人」也是「道」與「文」的形著及變化，故謂人

非流俗之人，則其文乃能不為流俗之文。如此一來，即能以自然

                                                 
9 戴璉璋創《易傳之形成創其思想》152、158創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9 年創 
10 馮家金創此一理則結構，有其詳盡說創：參見〔創〕‧來知德、〔創〕‧惠棟註疏、

〔民國〕‧馮家金編撰創《周易繫辭傳》創462-466 台北：頂淵文化，1999 年創系

統性的考察出可創由「擬、議、化」三段式理則貫穿〈繫辭傳〉全文每一段落創 
11 黃宗羲著（創）創〈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

654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2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19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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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和創造之道的本體論為依歸13，象數中的「義理」，即為自明

之理，可以不假外求。黃宗羲的探索，誠然以疏通此一微言大義

為旨趣，進而「擬議」文道，以成其錯綜變化之底蘊。自謂於蕺

山門下獨能疏通其微言，進而於律歷百家之言，靡不究心，方能

有「『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的豪語。14 

他的《易學象數論》即以糾謬為旨趣，對於歷來種種言卦變

及河圖洛書者的支離解易，大表不滿；在是書的自序中，即肯定

王弼在廓清象數之學上的貢獻，並視之得以與宋代伊川之《易程

傳》兩者前後呼應，作為易理之道深切著明的一個重要軸線。 

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

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

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

泯也。15 

遂謂「今舍三百八十四爻之人事，而別為圖書卦變於外。」

以及「盛衰之理，反求之鳥鳴風角矣」，都是失其本末體用的因

                                                 
13 陳良運創《周易與中國文學》232，240創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創陳良

運分析：創確地創「自然之道」為文學之本原、本體，創創兩漢創來儒家思想統治

的文壇一次「通變」創創「自然之道」為文學本原本體，將文學從「儒家之道」重

重理念、道道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她創自然的生命、生命的自然，因此而使中國

文學愈益創富多彩創 
陳良運〈盛德大「，至矣哉－周易之道：創造之道〉，《周易與中國文學》30-35創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創陳氏根據易經的「變通」創點，視為創造之道

的核心內蘊，尤其〈繫辭傳〉中，創創變通的創造性創涵，創了十分準確的揭示創 
14 〈陳令升先生傳〉，收創《南雷文定．後集》4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

第六集》16，63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5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自序》，《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象數

類》1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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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待回歸於「象數」與「義理」的合一，才能讓易學成為一

套有意義的理則結構。 

這個鑑別是他試圖將易經的本來面目，與歷來糾纏不清的圖

書象數之學，作一涇渭分明的疏鑿16。在他的易學主張中，即有兩

個重要的論旨：17 

1.就「原象」的本旨：必先立六爻之「總象」以為之綱紀，而

後一爻有一爻之「分象」以為之脈絡。 

2.就「卦變」的探討：概括以「反對」法，體現易學中「往來

倚仗」之理，以收執兩用中之功。 

這兩大端緒的確立，除了體現出黃氏個人論易的宗旨外，並

能與前述易傳中既存的「擬議思維」相接榫；18其中的「擬」著重

「象」與「卦」之擬度，而「議」則著重於「爻」與「卦」之變

化的審議，據此開展他在文道合一論述中，歸本於易的重要淵源

（即擬議以成其變化）。前者論「原象」，乃立足於易經〈繫辭

傳〉中的人文精神，探討「原象」有七（八卦、六畫、象形、爻

位、反對、方位、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聖人立象之義大明；而

「偽象」有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應該加以勘定其中

                                                 
16 創創歷來視為「符端」之說的「河圖洛書」，黃氏則發展了南宋永嘉學派薛季宣的

觀點，認為河圖洛書當指地理之書的說法，即通行的圖經黃冊創而名之為河洛創，

乃創為天下之中而「稱謂創詳見黃宗羲著（創）《易學象數論．圖書一》1創收創《黃

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象數類》頁 4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7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原象》，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104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其中黃氏針創易經六十四卦之取

象、命創，皆一一為其詮釋創 
18 筆創認為，文學復古思潮中普遍反映的「擬古」、「模擬」、「擬聖」、「創道」、

「經「」等相關問題，實可創概括為文學的「擬議」思維創擬議的原理乃源出創《易

傳》中的「擬議創成其變化」的理則結構創擬議一語，創今日的說法，可創「模擬

「宜」創為解說創亦即他不創一般的模仿或模擬之義，而創必須考量事物的雜亂創

變動性，採行因創、因地、因人、因體（如文體）上的「宜與否（即擬議之「議」

的部分），創出相應的籌劃創設計，才能在創創上有所推陳出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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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進一步還原六十四卦中各別卦之總象，視為鉤深索隱的宗

旨。後者即批判歷來「卦變」之眾說紛紜，皆視之為繁瑣不當之

學，有必要重新建構一套合理而有機的規律。追溯起來，乃關涉

黃宗羲之於易道創生的原理，歸宿於他的「氣本論」之「內在一

元」思維19： 

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當其和也，為春，是木之

行。和之至而溫，為夏……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

其凝之之性即土。蓋木、火、金、水、土，目雖五而氣

則一，皆天也；其成形而為萬物，皆地也。20 

將天地、四季、五行術數等分疏變化，皆納為一氣之流行。

再者針對「太極生兩儀」的傳統命題，乃彰顯他「全體言易」的

立場，不採邵雍等人「次第而生」（即由兩儀→四象→八卦→生

十六→生三十二→六十四卦）的概念，而是提出「陰陽變易」說

的主張，即以「陰陽二爻」，總括為「兩儀」、「四象」、「八

卦」、即「生生之謂易」的生，非「次第而生」之生21。這些量和

形的變化，只能說是陰和陽兩種「性質」不斷「變易」22的不同形

式，亦即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全體而見。「蓋細推八卦

（即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兩儀、四象之理，而兩儀、四象初

                                                 
19 黃氏在易學史之定位，當與劉蕺山同為「氣本論」之立場，參見朱伯崑創《易學創

學史》4，270、274、275創台北，藍燈文化，1991 年創 
20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圖書四》1創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8、9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21 黃氏創「全體」言易之觀點，參見《易學象數論．先天圖一》，收創《黃宗羲全集

（九）--天文曆算、象數類》16-18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黃氏評太極

圖觀點，參見全祖望補（創），王梓材、馮雲濠、何紹基校創《宋元學案．濂溪學

案》293創「太極圖講義」一文創台北：世界書局，1991 年創 
22 朱伯崑創《易學創學史》1，90創台北，藍燈文化，1991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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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畫於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即生生謂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謂。」

23 

黃氏此說，乃將「四象」視為三畫卦的四種組合（純陽、純

陰、一奇二偶和一偶二奇）的卦象，而非邵雍及正統的四象說24，

根本目的即在於質諸經之本文「以經解經」，破解歷來「以傳解

經」，反而橫生枝節鑿空為說，造成本末倒置的盲點，他認為必

須就易與道的精神而言，仍歸宿於元氣觀的宗旨之下，才能有效

釐清歷來各家相互矛盾的盲點所在。這一理論思維的特點，著重

於探討「奇偶往來」乃象天地之「氣化」形態25，將太極、無極、

形上、形下、主動、主靜等說，綰歸於一氣之化。並據「奇／偶

→象→儀—文」的演繹關係，綰結為文道思維的重要闡釋26，這也

是我們試圖說明黃氏元氣觀的主要脈絡，當以「陰陽之氣」作為

兩儀或陰陽爻象的本原，進而在陰陽對待中有流行，在流行中有

所對待，故能成就萬物的終始變化。對於闡發易經卦象中，如咸、

賁、噬嗑、姤、革、觀、蠱、小畜諸卦本已具備的文學意涵，極

有啟發。27 

                                                 
23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先天圖一》1創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

算、象數類》17-18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24 張其成創《易學大辭典》544創北京：華夏出版，1996 年創一般通行的「四象」觀

乃謂：創兩儀為陰陽，四象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創或創兩儀為天地，而生

四創之象，如：四方、四創、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等創 
25 唐華亦指出「易數」乃為參伍創變，錯綜其數，並非創發生公式排列，亦非創「生

數」與「成數」相配，當為偶數中參入奇數，奇數中參入偶數，創創發生變化，說

見唐華創《中國易經歷史進化創學原理》55創台北：大中國圖書，1986 年創 
26 陳良運創《周易與中國文學》52創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創指出：卦與

卦之間都有種種或顯或隱的、橫向或縱向的內部聯繫，這創符號象徵形成的變奏之

一，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在更「的層次上，全面「入地把握全局而能「彌綸天地之

道」創這樣的多種符號象徵形成的變奏，開拓一個廣闊、「邃的創境，創可創與文

學創創相通的創 
27 龔鵬程〈文始〉，《1998 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4-5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

年創《周易》各卦都創創陰陽二爻構造而成的，上經起創乾坤二卦，下經起創咸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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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以全體「總象」言卦，是其易學的主要宗旨，並密切

契合上述揭示的陰陽變易之「兩儀」觀點，開展出他以文道關係

演繹卦象的進路，除了「總象（六爻）─分象（一爻）」的縱向

轄屬關係之外，尚有由「反對」中體現「卦變」的易象特質，亦

即批判歷來「卦變」說中日益紛雜的「偽象之學」。標榜群卦之

間，以此卦生出彼卦，或以此爻換彼爻的現象，致使易經「立象

以盡意」的象徵性本質，徒增枝節28。黃氏秉持其著重宗旨源流的

治學精神，闡明卦之體用變化當以「反對」為本，型態有二： 

1.可直接「反對」觀看者（即易學上所謂的相綜、或覆卦）如

序卦為一上一下相綜，即「直看」「反看」是也，畫圖如下： 

 

2.不可直接「反對」，改由「反其奇偶」以相配（即易學上所

謂的相錯），則有以下諸卦，一左一右相錯，例如乾 畫在右者

六爻俱為實畫，左邊即「錯」以坤 之六爻皆斷，其他諸卦亦如

此，他即列舉中孚/小過，頤/大過卦辭中的理則。 

            

                                                                                                    
乾坤為陰陽為天地，咸恒則為陰陽交創和常道創創更被視為創萬物生成存有之原理創

剛柔陰陽相交錯雜即成為文創龔文並創賁、姤、革、蠱等卦中寓有的文學創涵加創

闡釋創 
28 「卦變」說的爭議，參見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卦變（一）（二）（三）》

收錄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象數類》55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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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認為以「反對法」概括「卦變」之說，可以掌握頭緒，

不至於失去「原象」擬議得宜的目的，並且能在反對之中，「明

此往來倚仗之理」： 

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以配之，又未嘗不暗相反對於其間。

如中孚上爻之「翰音」，反對即為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

實」，由大過之兌。大過「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

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諸儒之為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29 

中孚卦與小過卦為同一組左右相錯的卦象，則爻辭中的上九

爻「翰音登于天」與初六爻「飛鳥以凶」的意涵，同有飛沖虛張

之勢。而頤卦看重的口食頤養之道，乃因大過卦中上卦所具的兌

卦之象（兌為口），彼此攸關；此外大過卦中的「士夫」、「老

夫」爻辭，也與頤卦乃由震下艮上（震為長男，艮為少男）的兩

個陽卦有所連繫。 

這兩種型態的說法較近於明代來知德的「錯綜說」，但來氏

分別以前述第一型態為「綜卦」，而後者奇偶相反為「錯卦」，

雖普遍為後世易學採行，但黃氏認為仍未洞中肯綮，當以兩者同

樣統攝於「反對」大義，亦即「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非

別出一義；也就是說從反對中體現卦之體用，旨在彰顯彼此「往

                                                 
29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卦變一》2創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56-5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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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倚仗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遂有兩種型態的基本變化。

「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易中何卦不言變？「辭」

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宗羲主張以簡御繁、才能疏理長久以

來迷團亂碼一般的易象公案，他具體指出了每一組「相反相成」

的卦象：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

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

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

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為履。履下之兌，澤氣成雲，

故曰「密雲」；兌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既濟，

「剛柔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30其弟黃宗

炎在《周易尋門餘論》中亦謂：「夫有其理矣，乃有其象，無其

象斯無其理矣，天下豈有理外之象，象外之理哉！」顯然與其兄

同調31。 

若以黃氏考察群卦反對的成果而言，「反對法」論易之卦體

變化，除了可以直就經之本文將「同一組」卦的義理，彼此印證，

對於疏通歷來鑿空附會過度的詮釋，得以有效的廓清。再加上此

一敘述及排列順序，全然符合上經 30 卦及下經 34 卦之「序列」

原貌，頗能闇合此一設卦觀象的原始規律。諸卦象中所言的往/來、

剛/柔、內/外、上/下等關係，皆寓有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盛極必

衰、衰極必盛等既相反卻又寓有一定次序的項列。32 

表現在森羅萬象的各類文史著述之中，作為文學本源的道（自

然之道），當它下貫到人事的雜多變化之中，天道之難以釐測，

                                                 
30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卦變（一）》，收錄創《黃宗羲全集（九）--天

文曆算、象數類》55-56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31 朱伯崑創《易學創學史》4，264創台北：藍燈文化，1991 年創 
32 朱伯崑創《易學創學史》1，60，台北：藍燈文化，1991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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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如人情世事之不得管窺。如何屆此疏瀹秩序，流向條理？遂

在易理之中，將「擬諸形容、象其物宜」的原則，以卦爻（象）

和卦辭（文）成為綰結天人關係的關鍵所在。一方面考察黃氏獨

特的觀物方式，再者並視為他在「馭文之術」的具體手法。《南

雷文定》〈凡例四則〉篇中，黃氏自述其文作中，當以敘事之文

為大宗，並寓有彌補正史、印證史識的功能，33 尤其像文集中大量

的碑銘史傳，往往都是黃氏有意為文，闡發微言大意的寄託。 

黃氏早歲即蒿目時艱，加以有非常人之奇氣才情，復以非常

人所必有的遭遇。交相湊泊之下，對於明末清初的亂離之感、憤

悱之情，筆端往往寓有發為迅雷般的快意恩仇。除了與《明史案》

之寫作攸關的《行朝錄》十一篇 34（即反映南明抗清的碧血丹青

史—魯紀年、舟山興廢、日本乞師、四明山寨、永曆紀年、紹武

之立、賜姓始末、隆武紀年、贛川失事等作）可視為敘事兼及議

論的珍貴史料之外，《南雷文定》等相關文集中並保留了大量的

人物傳記寫作，反映出黃氏個人獨具的敘事理念，是最具探索文

道思想的有力佐證。 

敘事類的理念，可以《易學象數論》〈原象〉35 篇中的「臨」、

「觀」、「蹇」、「離」四卦為擬議： 

臨卦：似夾畫 36 之「震」，八月雷乃非震之時，故曰有凶。

本體為「澤」，加坤其上，乃澤厚水深而甘之象。 

                                                 
33 〈凡例〉，《南雷文定》收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創台北：世

界書局創 
34 《行朝錄》與《創史案》關係考，參閱吳光創《黃宗羲著創彙考》〈行朝錄考〉14創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年創 
35 《易學象數論．原象》，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象數類》110-124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黃氏創創六十四卦的詮釋，有許多並不符合一般通行

的解釋，但創卻可創反映出他創殊的觀物方式，創創疏通他在文學創創上的理念，

極有裨益創 



試由黃宗羲的易學思維揭示「文道合一」的文學思想 121 

△按 37：演因勢監「臨」之理，消極面的作用為督飭，積極

面則在於調護；監臨得當，則正義伸張，並合乎事理，順乎人情，

方能使人心悅誠服（兌下坤上）。 

觀卦似夾畫之「艮」，天子宗廟之象。本體為「風」，加

坤其下，是風之培者，故能化及童女。 

按：演周瞻遍矚之理，兼有由我來觀察身外事物，也可以將

我作為被觀察的對象或中心，更可由外而內地反觀自己的身心，

故爾能立身示範並洞明事理，兼有由狹窄之主觀（童觀、闚觀）

→審度進退（觀我生）以身作則（觀我生、觀其生）→政教風俗

之觀摩（觀國之光）的歷程。 

蹇卦：世道之壞，起於人心，當蹇難之時，機械爭勝，天

下皆往而不來，靡然降服，唯君子反身修德，固守名教，有干城

之象。 

按：坎陷當前（山上有水），如何克難匡時，群策群力、共

矢忠貞，化險為吉。 

離卦，內卦「日」也，外卦「火」也，兼有心火上炎，進退

失序之象，君子退藏於密，猶火藏於木石而已。 

按：由迷惘失措，繼而發憂世傷時的先見之明，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反卦為坎，為誠意，離卦則為明理之意）居中普照，

（二爻為主爻）構成文明氣象。 

                                                                                                    
36 「夾畫」乃黃氏易學的另一觀卦法，將陰陽相同具相鄰的六爻兩兩合併，會「一簡

化后的卦象，如臨之上五，四三，二初合併后，「一 震卦，亦為卦中含卦的另一

表示創 
37 本節各卦按語乃依謝大荒創《易經語解》創台北：大中國出版圖書公司，1992 年創

針創各卦之「綜述」大義潤飾而成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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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卦之擬議，大體構成了明夷待訪、憂患演易的敘事理念，

亦符合黃氏格外看重的「敘事之文」以及「詩史」兩者在史觀上

的意涵。由潛蟄的「風雷」之象（臨似夾畫之震、觀之本體為風），

面對坎陷之世局，如何曠觀今昔之間的哲理，並為豪傑人物立傳；

是黃氏焚膏繼晷，心火上炎的企圖心。念茲在茲的心靈意緒，不

外乎索隱探賾，探討人心世局紊亂的原委，進而撥亂反正。再加

上他博學尚奇之稟具，對於人情世故的觀察及理解也就大異俗

見。不僅是有意為他（她）們在青史上立傳，更屆此馳騁獨特的

敘述「視角」，將奇士、異人、貞女、烈婦、忠臣、俠侶等正史

上普遍的典範人物，如何創造性地運用敘事觀點，將動態的立體

世界（亂離、俗世、風雅、宿命等）點化或幻化。透過前述四卦

的擬議，尤以「觀卦」的視角意涵，最能貫穿其他三卦，遂有一

由「坎陷（蹇）—監臨（臨）—明理（離）」的觀照歷程，甚能

相應於中國敘事學看重的「複合性視角」，構成了「作者」、「敘

述者」（文章裡的代言人）和「視角」之間多層次的敘事世界。38 

黃宗羲在描寫魏子一、陸文虎、陳之問等才士，或武家王征

南、俠盜蔣洲等人時，所採行的視角就兼有「我視人」和「我視

                                                 
38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視角篇第三〉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據楊義

的說法，認為「創創」創在一部創品中幻化出「敘述創」（如紅樓夢之創創與小說

中的空空道人、石頭的關係），創創透射出視角的「原點」，由此形成敘事的扇面

（限知視角），並帶動視角周轉中形成敘事世界的圓創「限知視角」如第一人稱視

角，即創由創此一第一人稱創的廣泛運用帶來創殊的敘事效果，人們的視角自覺創

識才逐漸覺醒創而此一限知視角一如「觀」卦之內涵，兼有：1、外審型--即「我」

視「人」創2、內省型--即「我」視「我」創3、混合型--混同前兩創創同創又具備幾

項重要的信息：1，視角的扇面轉移，往往靠尋找「敘述創」加創確認，借其中人物

代言，並從中激發出某種智性的或喜劇式的趣味創2，歷史敘事重視「全知」視角，

而由「全知」到「限知」，創味著人們創知世界能把先期表象和繼起的表象，創創

把表象和實質相分離，將創知世界的層面變「「邃而創富創3，由創中國文化創學的

滲透，創創在敘述人生事件創，創帶著一個由傳統文化編織成的「先在結構」（天

人之道），貫穿一體，進行視角的流動性，創創開啟的層面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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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複合視點，亦即從這些人身上，我們看得到黃宗羲的「影

子」。龔鵬程即指出這些人物（敘述者）和黃氏都契屬於「才性

發舒，生命為意氣所鼓盪使然，故此時其博學雜藝自然就會偏向

那屬於異端奇詭的方面」，39 事實上也只有這些正統之外的「偏仄」

之學，才更足以顯示他們特殊且過人的才情。一如黃氏之所以推

尊「豪傑」，表彰諸葛亮、李綱、方孝儒等人從祀道統，即展示

了他在周瞻遍矚下，能走出「闚觀」進而「觀我生」（作者）並

「觀其生」（敘述者）。對於這些人物的快意恩仇，或吟嘯歌哭，

才能有一同情的理解與創造性的詮釋。 

如何窮究天地萬物之理則，我們可以進一步考索黃氏看重的

「恆」卦及「益」卦的擬議關係。黃氏言「恆」卦，認為造化以

「至變」者為恆，此一恆久之道，亦由擬議「風雷」的三段式歷

程而來：40 

    
恆卦看重的「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彖傳）與「益」卦的強調「與時偕行」，反映

出自然與人事哲理的高層次結合。如「巽」居上位，則可助居下

的雷「震」之聲愈加宏大，傳之久遠，（風雷為益）。但是黃氏

解釋「恆」象，又突顯「乾坤成毀，不離俄傾」的陰陽變易之道。

如同細睨人事風詭雲譎，仰賴易象在自然推移，以及人間世事相

刃相劘的切身體察，才能相應於易經在自然之道和創造之道上的

                                                 
39 龔鵬程創《晚創思潮》345創台北：里仁書局，1994 年創 
40 陳良運創《周易與中國文字》39，41創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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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性。就以上述風雷擬議為起始，續觀氣象之推移，如風雷之

交錯鼓動，繼而有雷雨之滿盈，寓有「屯」卦之象（水雷屯），

我們可以依循上述的擬議化之理則，推演「自然意象」與「人事

意象」之間的有機連繫。易彖傳和象傳中，已將「天造草昧」之

象和「君子以經綸」的創業維艱加以連繫，但在黃氏〈原象〉篇

中的詮釋，更謂「屯，難之時，淒然有墟墓之象」，41 將此一卦理

賦予悲情，六爻中兼有豐碑、墓木叢生、孝子嫠婦、取蕭祭脂等

生動而悽惻的情景。已然由意象的隱喻，進而有「六爻發揮，旁

通情也」的人間性。如此一來，六爻的合散屈伸除了義理的架構

外，才別具有種種情感的指涉，而不囿限於符號的排列組合關係

（得意而忘象）。 

是以黃氏筆下的義理之文，每多仰觀天文時序之遞嬗及變異

（豐、晉、明夷、賁、乾坤）與歷史興亡的世情葛藤。並不忘俯

察萬物生陽（中孚、小過）、生陰（咸）的順遂與人世之泰否。

並且把握著王弼「明爻通變」中看重的「召雲者龍、命呂者律」

的「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之道 42，故於「既濟／未濟」兩卦釋

其為「一律一呂可以相配」之象，故能謂茍識其情，不憂乖遠，

命「宮」而「商應」，睽而知其類，進而能由異中而知其旁通。

這就是何以黃氏「恆」卦中論斷的恆久之道，即以「至變」為宗，

其理同然。 

貳、文道合一的雙構性關係探索 
                                                 
41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原象》，收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105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42 王弼（魏晉），樓宇烈校釋創《王弼集校釋》597，600創台北：華正書局，1992 年創

案：龍創水畜，雲創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創「雲從龍」，比喻為同氣相求，而

「呂」創陰聲，「律」創陽聲，陽唱而陰和，創同聲相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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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揭示的「反對法」論易以及堅持「序卦」本已俱存之

理則，很能闡明易道變化的三十二對「相反」而又有「次序」的

項列，43 就今日的角度加以詮釋，有兩項特點值得關注；其一是闇

合中國敘事學的「雙構性思維」，此一思維的特點從不孤立地觀

察和思考宇宙人間的基本問題 44，通行的思維方式不是單相的，

而是雙構的。這項特點即在六十四卦的排序中，表現得極有哲學

意味，將兩兩相反相成的卦並列，如乾/坤，泰/否；剝/復，既濟/

未濟等卦，皆以兩兩之間的卦象和卦理在「共構」中形成張力。

〈序卦〉的文字本身亦充滿辯證性的敘述，如「泰者、通也，物

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

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黃宗羲解易的進路格外彰顯此一層色彩，即便是單一卦象的

詮釋，亦兼有正反雙構的辯証性，例如論蹇卦則謂「世道之壞，

起於人心，當蹇難之時，機械爭勝，天下皆往而不來，靡然降服，

唯君子反身修德，固守名教，有干城之象。」表達出居夷處困的

因應之道。論離卦則言其中有心火上炎、進退失序之象，唯「君

子退藏於密，猶火藏於木石」其理同然。再如論損益兩卦則言損

卦之德乃在上與下交相損益者，尤其「損民之疾苦者」方能「不

以天下之富，故上有無家之譽」。而相對的，益卦則言「聖人逆

知後世剝下奉上，民不聊生，不授田養民則上無益下之道」其結

果就是上位者無益下之道，使在下的民胞，損無可損、又復重稅，

驅而納之溝壑的慘狀。就以他所看重的震卦而言，也充滿一致的

色彩，而謂：「雷之在天地間，能生物，亦能殺物」。一方面強

                                                 
43 朱伯崑創《易學創學史》18創台北：藍燈文化，1991 年創 
44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50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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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陰不能錮陽，是以萬物之鬱結得以抒解更生。另一方面又狀其

聲勢，敘將擊物之際，其聲重濁。若有鬼神憑之，故謂可以殺物。
45 凡此種種看重整體性和雙構性的把握，顯示了貫通宇宙和人間，

進行兩極對立共構的原理，只要鋪寫了其中的一極，就應該有不

能忽視另一極的隱然存在 46。其二是深刻的影響了敘事作品結構

的雙重性，47 亦即以「結構之技」，呼應著「結構之道」，簡而言

之乃「以道貫技」或「技進于道」的文化思維模式，它在深層次

上瓦解了作品結構的封閉性，拓展了作品結構的開放性。也就是

說唯有當「文學」本身已然不是作為道的「載體」，而是具有文

學本源、本體論的意義，才能進一步探討他的創造性以及藝術性。
48 

                                                 
45 創上諸卦的解釋，參見黃氏創《易學象數論．原象》3，104－123創收錄創《黃宗羲

全集（九）--天文曆算、象數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46 例如中國人講空間，「東西」雙構，「上下」並稱，講創間，「今昔」連用，「早

晚」成詞，論人事，則「吉凶」、「禍福」、「盛衰」、「興亡」，這類兩極共構

的詞語，楊義認為具有民族集體潛創識的創涵，參見楊義創《中國敘事學》50創嘉

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47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51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在六 0 年代形成西洋結

構主義思潮，所謂的結構被視為先驗的存在，並可分為「表層結構」和「「層結構」創

前創乃由創序與因果關係支配，創橫向組合的關係創後創則創各成分之間的靜態的

邏輯關係，創縱向組合關係創參見劉祥安〈敘述學與中國文學批評〉，收入朱棟霖、

陳信元編創《中國文學新思維》547 下創嘉義：南華大學，2000 年創 
48 文學本源論，創中國文學理論的創性而觀，乃廣泛地從宇宙、自然、社會的根本規

律（道）、人的社會本質、自然本性（德、性）、人的喜怒哀樂種種情創等方面，

進行考察，系統地闡創了文學的本質與本源創從而使文學本源論具備了「創學本體

論」的品格創此外，中國的文論家也把文學創創、藝「思維的全部過程，集中概括

為「「文之「」，即把主觀構想出來的藝「境界，變成人的審美創象的藝「創品的

多樣表現形式創正創這樣一個高度抽象而又兼有具體形象的基本概念，集中地表達

了道家的宇宙觀、儒家的社會論，也奠定了中國文學理論中本體論的基石創詳見成

復旺等創《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創期》緒言，21，22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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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黃氏的易學觀點而言，文與道的特點如同陰陽兩儀的雙

構性，「生則俱生，無有次第。」乃在尋找「結構」的生命形態，

而非純粹就馭文之術的角度來看作品的形式；49 就以「無妄」卦為

例，本卦取「雷」（震）行「天」（乾）下之象，意謂雷乃承天

而動，故能鼓盪勃然之生機，最主要的表現出天道之於萬物既可

生成，亦能宰殺的相反相成之象。除了說明天道的真誠無偽的意

義外，也能啟發人間境遇的意外變化。50 這一點在黃氏觀來，則以

「五穀」為擬議的具體形象：「天下之無妄者，莫如五穀，春稼

秋穡，時候不爽。或不幸而遭旱澇，則無所用其耕獲菑畬。」五

穀的命運尚且如此，如何趨吉避凶之道，也就成為人之常情。黃

氏在擬象議爻之際，乃主張與其「逐妄迷復，喪其固有」的本末

倒置，還不如「置身於榮枯得喪之外，而後能無妄。」51 由此可見

擬議之道的內涵及外延極為豐富。黃宗羲在進一步「序卦」和「反

對」法的立場上，將經文中本具的「敘述」和反卦的「理則」合

觀，易經中相應於陰陽兩極的「雙構性」思維，即可昭然若揭： 

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顧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

於彼則當位，於此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仗之理，所謂

兩端之執也。行有無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時有「豐」亨之遇，

反有羈「旅」之凶。是之謂「卦變」，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 

                                                 
49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37-43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楊義指出「結構」一

詞，在西洋敘事學本屬名詞，但楊義就中國詞源的考察而言，指出它當為「動詞」，

或具有「動詞性」創事實上在創創的「先在結構」和已完成的「文本結構」之間存

在著創應、錯位的張力創 
50 參見朱維煥創《周易經傳象義闡釋》187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創 
51 黃宗羲創《易學象數論．原象》3，112創收錄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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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爻換彼爻也。52 

藉由兩兩相反相成的反對卦義，並且進一步納入整體的 32 對

序卦的項列之中。於焉整體的易學結構由天地（即乾坤卦），生

萬物，繼之以「屯」「蒙」開展，乃至於人事供需方面的「否」

「泰」以迄「萃」「升」……「中孚」有信……下迄「既濟」「未

濟」之象，儼然將人事變遷的結構一體呈示，並闇合宇宙人事的

規律。不僅如此，黃氏在探討總象之法時，並保留漢儒的「互體」

原理（即取一卦中的 2、3、4 爻，以及 3、4、5 爻，重組另一新

卦），將卦中之爻的旁通他卦的特性，視為是符合此一結構的變

化之道。認為互體說易，無一字虛設，「若棄互體，是聖人有虛

設之像」。53〈說卦傳〉中已有乾為馬，坤為牛等諸多綜合連繫的

比喻，豐富了卦爻的聯想。以確立易的仿效道體與呈示性語言的

特性，54 對於文學的敘事結構，啟發至深。在創作的意匠構思，以

及掌握人情事態的摩寫，提供了一個以道貫技，並將卦爻之間的

各種結合及連續開展的潛在結構，賦予了最大的可能性；亦即疏

通了創作的本源，提醒作者在下筆構思之際，應該要具備形上而

整體的照察，如此一來才不會執意於某一特定的意識及題材，壟

斷了一切創造的可能性。對於取材和創作意識上的偏執皆不是文

                                                 
52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卦變一》2創收錄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

算、象數類》54、55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53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 互 卦 》2創《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象

數類》83、84創互體本為漢代易學「語，創互卦之象，推究卦爻辭的方法，創據此

解經創 
54 陳良運分析易經偏重的「形象」和「創象」思維，就「原始思維」的理論（法學創

列維．布留爾提出）的角度而言，乃表現出「呈示性語言」的創點，亦即用語言的

方式將想要表達的創象之「可畫」的和「可塑」的因素結合起來創參見陳良運創《周

易與中國文學》144-145創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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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本相，亦非向上（道）認取共源的創造精神。文道關係的論

證旨在揭示文學本源的看法，乃試圖將文學觀念建基在整體的照

察之上，亦即對文學作一番超越而整體的思考。55 

中國文論中的「原道」說和「載道」說，在這一理解上，就

有了不同的意義，劉勰的原道說雖根植於人文立論，而較重自然，

不局限於儒家之旨。但唐代之後的古文運動者，則狹其範圍，成

為儒家的論旨，兩者在意識和題材的側重上有明顯的差異，郭紹

虞認為此為由「原道」說漸漸成為「載道」說的歷程。56 而王更生

則以文學的「通性」和「別性」，疏通此一分野，認為就文學的

「通性」而論，文學的本源當為「自然」，劉勰所「原」的「道」；

即為此義，證諸世界文學的通則亦可成立。而就「中國文學」的

「別性」而言，則當以「經典」為其本源，是以劉勰並舉〈徵聖〉

及〈宗經〉二章，以與〈原道〉篇相輔相成，將自然之文與人為

之文，得以合理的安頓。57 

對於滿懷憤悱激越之情的黃宗羲而言，文學本源的疏通去

礙，無疑的正是他責無旁貸的企圖心所在。無論是取材、命意、

構思經營、文與道的關係，都不外乎建立在一個宏觀而整體的照

察。他在論咸卦時指出了「自有此身，不能離感應，偽往則偽來、

誠往則誠來，思慮才動、肺肝已見，無一而非感也。」將咸卦交

感鼓盪的意涵，加以揭示。再者，就咸之「反卦」為恆卦而觀，

他即慨言，吾人畢生與造化相刃相劘，卻仍不能跳脫飲食男女之

局限，不知天地久常之道「造化以至變者為恆，人以其求恆者受

                                                 
55 李正治〈疏通文學的本源〉，《中國詩的追尋》6，7創台北：「強出版社，1990 年創 
56 郭紹虞創《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230創台北：文史創出版社，1990 年創 
57 王更生創《中國文學的本源》6，8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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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茍知乾坤成毀，不離俄頃，則恆久之道得矣。」58 可見唯有立

足於形上而整體的照察，才能如實的洞鑒文學創作的何以新變代

雄、何以歷久彌新之道。這一層面的闡釋，在他進一步區別「一

時之性情」以及「萬古之性情」的論點上，我們在後文將有更完

整的說明。 

關於創作者在意識及題材表現中偏執的實例，我們可回歸到

明代復古運動，像前後七子徒以「格調」的高古為習尚，或者如

唐宋派、公安派和竟陵派，只能側重單一風格的揭示，並且互為

標榜的現象中，得到印証；顯然這些進路都不能有效疏通這一實

存的問題，在黃氏的文道思想的判準之下，即是「文」與「道」

分途，未能「擬議以成其變化」。對於人情世故的「習心幻結，

俄傾銷亡」之緣由，以及人世、史運中「往來倚仗之理」都未能

洞鑑幾微，遑論天地恆常之道的如實把握。 

那麼黃氏又如何在他的理論中，解決此一文學史上既存的盲

點？筆者認為有必要借重黃氏在宋明理學上的定位，作一番嶄新

的衡定。首先針對「道」的無方所、無定形，唯變所適的性質而

觀，劉蕺山認為易經中的象、爻、卦，實乃人心所杜撰，主要在

於體現道體的創造性，而有「盈天地皆道也」的命題，認為物我

無大無小，方能體現道理之兼容並蓄 59。他在〈子劉子學言〉一

作中，則進一步主張「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

可以先後言」。「類萬物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

                                                 
58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原 象 》卷三，《黃宗羲全集（九）--天文曆算、

象數類》114創 
59 黃宗羲著（創）〈子劉子學言〉，收創《黃宗羲全集（一）--創學、政治思想》303創

台北：里仁書局，1987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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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 60」。「此理一齊俱到，人

與物亦復同得此理，直是渾然一致，萬碎萬圓，不煩比擬，不假

作合，方見此理之妙 61」。這一系列密切綰合的論點，種種大/小、

道/器、人/物等對立的概念，顯然針對歷來前儒的支離之說有所批

判；另一方面亦成為梨洲心學的重要淵源 62，涵攝了兩人「盈天

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氣也」——甚至「盈天地皆物也」等

命題。在「理一」與「分殊」之間，「氣」之凝聚為「物」，「物」

之本體為「理」；這一切都得通過心的作用而形著，繼而有千彙

萬端的變化。 

所謂的「形著」原則乃為宋明理學中探討「盡心以成性」的

基本命題，衍為理學內部分系的一大關鍵，而有「心性合一」（象

山、陽明），「心性分立」（程頤、朱熹），以及「以心著性」

（胡五峰）三大義理之系統 63。據牟宗三之衡定，劉蕺山之學當

以遙契胡五峰之學旨，而重新彰顯「以心著性」一系的全體大用。

針對「心體」與「性體」而論「形著」原則，牟氏判定有如下的

關係： 

                                                 
60 黃宗羲著（創）〈子劉子學言〉，收創《黃宗羲全集（一）--創學、政治思想》305創

北：里仁書局，1987 年創 
61 黃宗羲著（創）〈子劉子學言〉，收創《黃宗羲全集（一）--創學、政治思想》306創

台北：里仁書局，1987 年創 
62 劉述先創《黃宗羲心學的定位》103，注 72 條創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86 年創 
63 牟宗三創《中國創學十九講》414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創指出：「性」

創本有的、先天的，但卻創潛伏的創由潛伏的變成實現的而呈現出來，須靠「盡心」創

此即所謂「盡心創成性」創這個觀念創張橫渠首先提出來的，與孟子的路子有關創

但孟子說「盡心知性」，而非「盡心成性」創「盡心知性」創從心上說性創但在濂

溪、橫渠、創道、五峰、蕺山，都創心性分設創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創由中庸、易

傳開始，先講道體，再講性體，然後向內返，講心體創這三種態度就決定了三個系

統創亦即宋創理學上「心性分立」、「心性合一」、「創心著性」的分判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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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性」而言，是「形著」原則。（「性」為

「自性」原則）。 

「心」  

 對「天地萬物」而言，即是生化原則或創生原

則。 

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成性」是形著之成，非本無今有之

成（即因心之形著而使性成其為真實而具體之性也。）牟氏此說

是由《中庸》、〈易傳〉之以「於穆不已」之天命之體言性，而

復歸於孔孟者所應有之義 64，在疏通宋明理學既存的分系問題上，

極為精闢，以此脈絡而觀，對於以心著性的關係，黃宗羲的論點

即表現的十分明確： 

性是空虛無可想像，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脈絡分明，

見性而不見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

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也。65 

將此可以「任取」者「推致其極」，即在於闡明因心之形著，

而使性成其為真實而具體之性也。黃宗羲在〈馬雪航詩序〉中進

一步以性情論詩，揭示出創作之道，當以「知性」為先，區分「萬

古之性情」和「一時之性情」，及通達於人性與物性之同異。「夫

                                                 
64 牟宗三創《心體與性體》2，447創台北：正中書局，1981 年創 
65 黃宗羲著（創）創《孟子詩說‧盡其心創章》，收創《黃宗羲全集（一）--創學、

政治思想》148創台北：里仁書局，1987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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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

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這些都是萬物所天賦的專一之性，

一如人之性為不忍。是皆為後者。66 黃氏主張確認「萬物有萬性，

類同則性同」仍一秉其內在一元論的觀點，反對程朱系的理氣說：

「晦翁以為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

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為觸為嚙為蠢為婪，萬有不齊，亦可謂

之道乎？」，認為此係在人性與物性之間沒有確然之分殊，也無

法類同相感。同時他也反對一般儒者「以鏡為喻」，認為鏡是無

情之物，有「空寂言性」的弊端。在他的系統中，認為由人性到

萬物之性，有一刊削歷程，一如「吳斂越唱」，怨女逐臣，觸景

感物，評其所不得不言，這些都只能算是「一時之性情」。只有

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群怨，思無邪之旨者，這些才算是「萬古

之性情」。亦即先當明瞭人與物各自的性情，並以層次屬性類同

於道之規律者，彼此可類同相感，方能在詩中將性情的「全義」

（即萬古之性情，孔子之性情），涵蓋與彰顯一時、一地、一人、

一物之「偏義」（即一時之性情）。 

黃氏屆此論斷道與性情的關係，當以知其「自性」為原則：

「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為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而知性

者，則能以詩文「形著」這些對象的潛能及特性：「知性者，則

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

                                                 
66 黃宗羲著（創）〈萬公擇墓誌銘〉，《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503、504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指出：余老而無聞，然平生心「，為先儒之所未發創，

則有數端創其言性也，創為陰陽五行一也，賦創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

其性，故曰各正性命，創言乎非一性也創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創也創狼貪

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創此言人，人則惟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荼苦，

賦創已自各創，故善言性創莫如神農氏之《本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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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67 由此觀之，像歷來傳頌的變

風變雅，以及感人至深的詩文之作，都可以說是與時推移，與道

晦明的關係。他在〈陳葦庵年伯詩序〉中即指出詩之為道，從性

情而出。以及倘使風雅不變，則「詩之為道，狹義而不及情，何

以感天地而動鬼神乎？」68 那麼真正能夠體現「文道合一」理境者，

必定能知其自性，故能在文作中充分寓情託意，獲得千古共鳴。 

透過上述的解析，我們進一步審議「文」與「道」的關係，

也猶如「心體」與「性體」的分疏，而有「文以載道」、「文以

貫道」以及「文道合一」三種型態。69 黃氏顯然吸收了蕺山學的底

                                                 
67 黃宗羲著（創）〈馬雪航詩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91，92創浙

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68 黃宗羲著（創）〈陳葦庵年伯詩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45-47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69 溯源創荀子的「文創創道」說，除了與《禮記》中的「化觀相連屬可視為「文創載

道」觀的前創，嗣後，劉勰編撰《文心雕龍》體系中，即試圖將「原道」、「宗經」、

「徵聖」的三大論題，合而陶鑄之，創為「文道合一」觀的奠基創創 

劉勰之後，文道關係的分合或孰先孰後的本末輕重關係，變「錯綜複雜創然而由「創

道」創迄「載道」說這一脈絡顯然形成一強勢的體系，並與唐宋之際的古文運動創

宋代理學關係至「創無論創盧藏用的「文創貴道」，視陳子昂乃道喪五百年來，繼

起斯文的人物，王通的「文創貫道」，認為「學創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創

苟創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創」乃視為文之道，創創實有責無旁貸之重責大任創唐代

韓愈揭示的「道統」觀、柳宗元的「輔創創物為道」，已然將文道關係，視為文學

思想的共同淵源，他則創繼承斯道為己任，慨然創古文運動，創為銜接此一「道統」

之傳創 

理學家論文，則視道為「本，文為道用，程頤尚且謂「文創害道」，已然採「重道

輕文」的路向，故爾周敦頤揭示了「文創載道」之說，遂為此一系統的態度創一鮮

創的定位，即便創理學家中，尚能創文學藝「擅場的朱熹，也只能試圖折衷的提出

「文從道中流出」的籠統見解，儼然成為理學家論文的普遍視觀創 

上述文道分合的現象，箇中反映的本質問題，郭紹虞創了一較「入的剖析，認為唐

人論文創古昔聖賢的「著創」為標準；宋人論文創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創創

著創為標準，所創雖主創道，而終偏創文，正可看出唐人學文的態度創所創唐人說

文創貫道，而不說文創載道創曰貫道，則創因文創見道，而道必藉文而始顯創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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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亦即因文之形著而使道成其為真實而具體之道也，道至此，

才能說真正的成其為道。同理文對道而言，倘能掌握「形著」原

則，則之於天地萬物而言，亦可為「生化」原則或「創生」原則，

對於文學本源的把握以及創作表現上的統體照察，即能遊刃有

餘，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文與道兩者如何有機而整體結合的要點，他在〈李杲堂先生

墓誌銘〉中，即明確地指出了「道、學、法、情、神」五大要項

的論點：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為二之。 

聚之以學，經史子集。 

行之以法，章句呼吸。 

無情之辭，外強中乾。 

其神不傳，優孟衣冠。70 

在此揭示之中，他認為五者不備，不可為文，那些隨人俯仰，

沒有真知灼見的文章，只能算是「野人題壁」一格，何足道哉。

由他的觀點看來，顯然「文道合一」的理則結構，應該是一個開

放而有機的結構，涵括了經史博洽之學統以及文章自身的法度技

巧，再加上他所側重的至情觀點：「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並不顧己之

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泛濫。如是則文章家的法度，自

                                                                                                    
道顯有輕重的區分，而文與道終究看創創兩個物事創所創雖亦重道而仍有創創文創

至創北宋，則變本加厲，主張文創載道，主張為道而創文，則便創創古昔聖賢的思

想為標準了創參見郭紹虞創《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4-5創台北：文史創出版社，

1990 年創 
70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南雷文定》，詳見楊家駱主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

第 16，121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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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期合而合者」71 彼此相互鎔裁，遂能不受世風習染之影響。然

而文章的「傳神」與否，又當與「道」相結合，亦即前述的「形

著」原則。就其為文之特點而言，他又兼有「以古文為時文」，

以及「以小說為古文辭」的現象。於詩作方面，又不受宗唐法宋

的囿限，標舉以詩為史、以議論為詩，自闢谿徑，不拘一格。 

這些文體與性質之間互為錯綜複雜的表現，並不是黃宗羲無

視於文學分門別類的規範，而是體現出他個人理想的文學視界。

黃宗羲這種廣闊的文學視界，又可與本文上述的文學本源論中，

強調超越而整體的照察，可避免創作者在意識和題材上，壟斷了

一切創造的可能性攸關。尤其黃氏對於前述易象中「咸感」與「恆

常」之道那種鍥而不捨的探索，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所有的這些

文著及作品，雖體類風格不一，卻都存在著一種「深層的共同性」。
72 這一層共同性的理解，學者張亨指出乃是由他標舉的「道猶海

也」、「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以及「窮天地萬物

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等相關的前提中批導而來。儼然形成了他

在評騭文作高下優劣的基本要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意義指

謂的是人的性情，也就是「心之所明」的境界： 

                                                 
71 〈山翁禪師文集序〉，《南雷文定．後集》1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

六集》16，7 台北：世界書局創 
72 張亨〈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視界〉，《中國文創研究集刊》第 4 期：199創

1994 年創張亨在綜考黃氏論文的文學境界中，引述了加達默爾創《真理與方法》創

台北：創報文化出版，1993 年創一書中論創所有文著創品之間，都存在一種「層的

共同性的觀點，認為與黃氏創具的文學視界，值「彼此參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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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

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

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73 

在這裡張亨認為他是用「心之所明」這個觀點把「文」的概

念統合起來。無論是對「自我的發現」，或是對「世界的揭露」，

都可說是任何一種文的共同趨向。74 無此「所明」的必然不是至文，

有此「所明」則一定會自成一家之言。 

黃宗羲所謂的道，都是從心體會，有得於己的。郭紹虞即認

為包括了思想、哲學與人生觀，都稱的上是「道」的指涉。75 這裡

牽涉到黃宗羲在審視「表層」文學書寫之領域，不斷呈現出徒分

畛域，遺道日遠的窘況下，他不得不透過文論及創作的立場，傾

向於將文學之思考轉入潛存的「深層結構」76。就中國敘事學的底

蘊而言，當以「結構之道」貫穿「結構之技」的思維方式，亦即

                                                 
73 〈論文管見〉創《南雷文定．三集》3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

16，59-60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74 張亨由黃氏「盈天地皆心也」的命題中，創創黃氏論文看重文的共同潛在創義這一

創點，推論出他實有「盈天地皆文」的傾向，表現在創創自我的發現或創創世界的

揭露，都可創說創任何一種文的基底創參見張亨：〈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

視界〉，《中國文創研究期刊》第 4 期：193、194創1994 年創 
75 郭紹虞創《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763創台北：文史創出版社，1990 年創 
76 由結構主義導出的敘事學，創創針創小說的「故事」（創品中抽取出來的依創間順

序和因果關係重構的一系列事件，包涵參與創）創創「本文」（即創品從第一個詞

到最後一個詞的全部話語，乃具有一定釋義之潛在可能性符號鏈，包括了表述與被

表述兩個方面創）就「故事」而言，乃涉創了「表層結構」（創橫向組合，由創序

與因果關係支配）與「「層結構」（即各成分之間的靜態的邏輯關係，創縱聚合關

係）創就「本文」(text. texte) 的「討，則牽涉了「創間」的創序、跨度創頻率創如

果把故事稱為「第一敘述層」，則文本即為「第二敘述層」創此外，故事在本文中

創通過「敘述創」用「話語」（誰在創知和誰在講述兩方面），構成某種「視角」

的媒介傳達出來創參見朱棟霖、陳信元編〈敘述學與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文學

新思維》下冊，547、556、558，嘉義：南華大學，2000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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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層」的技巧性結構，蘊含著「深層」的哲理性結構，才能

體現出作為敘事作品結構之雙重性 77。 

黃宗羲在這一方面開啟的義理型態，對於文道合一理論架構

的確立，方能有效擺脫「擬古主義」式的困境，繼而提出如何疏

通「文學」本源與「道」之創造性的張本。在前述的剖析中我們

得以清楚的界定：「文」—文為「形著」原則及「道」—道為「自

性」原則，78 就中國敘事學的觀點而言，乃將「結構」視為一個過

程，當成生命的投入以及人與天地之道的一種框架性的統合，並

且寓有將「敘事結構」呼應「天人之道」的寫作意圖 79。文與道

兩者的合一，是超越辨證的綜合，一如黃氏將性情由「一己」的

性情，提舉為「萬古」的性情，這一思維傾向，頗能展現出融攝

法、理於一的企圖心。80 

黃氏的文史著述，整體而言概以敘事類為大宗，他在個人畢

生文學創作的代表作《南雷文定》凡例中，自謂：「余多敘事之

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

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

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

                                                 
77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51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78 牟宗三創《道德的理想主義》，270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修訂板七刷創 
79 此一論點乃結合前述牟氏「形著」說，創創楊義論文道關係的「雙構性思維」說，

參見《中國敘事學》41~51創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創楊義與龔鵬程咸認為西方的結構主

義敘事理論，乃創「語言學」為優勢領域，而中國敘事理論（敘事學）當創「史學」

（歷史的書寫活動，史文的敘事功能）為優勢文體，文史相通的結果，也奠定了中

國敘事學（文字—文學—文化）一體性和陰陽變創的雙構性思維創詳見楊義創《中

國敘事學》導言：6，7創結構：38，39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創創龔鵬

程創《文化符號學》278，279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創 
80 參見龔鵬程創〈論法〉，《詩史本色與妙悟》229、232、301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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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觀其《文定》中所收錄的作品。兼有義

理、經世、考証、小品抒情等系列
81
；對於敘事文體的兼容並蓄，

實有他的企圖心。這一特點同於中國敘事之作並非先有文類概

念，繼而才有流衍變化（如西方的神話傳說─史詩悲劇→羅曼司

→小說）的歷史過程。反而是敘事之作經過漫長的發展，在出現

豐富的文體和典籍之後，才以敘事作為文類，加以貫穿及整合。

再者，他在這些敘事之文中，秉持前述的「知性」旨趣，試圖將

這些人事層次及屬性，彼此感盪及「形著」，尤其兼具了「歷史

敘事」和「小說敘事」的雙重手法。 

黃氏個人的文史作品中，顯著的學案式思維及治學取向，以

及碑文、墓誌、行狀等類別的著作，多有個人情志及史觀的心血

寄託；序、記等類更作為抒發其文道思想的張本。統合觀之，與

中國敘事學的開展皆奠基於歷史敘事為主要旨趣，即「歷史敘事」

和「小說敘事」一實一虛，互為影響的雙構性思維並行不悖。據

楊義的考索，諸多新舊文體的交錯，諸如歷史類中的「學案體」

即與編年、方志、紀傳、紀事本末、綱目、會要等各體交錯興起，

互相補充。小說類中雜史、雜傳，又能與志怪志人、傳記話本、

筆記章回彼此滲透，在不同的社會層面和文學層面發展 82。黃氏

個人的散文創作，也喜於以小說為古文辭，例如：〈陸周明墓誌

銘〉、〈王征南墓誌銘〉、〈萬里尋兄記〉、〈豐南禺別傳〉、

                                                 
81 《南雷文定》前集 11創後集 4創附錄 1創（凡例）一文詳見《南雷文定》卷首，收

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82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16-17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此外如有韻之「文」

中如誄碑不排除敘事，無韻之「筆」中，史傳本重敘事；而介創文、筆之間的雜文，

諧隱也多敘事筆墨，不僅上溯《文心雕龍》和《文選》如此，下迄創代桐域派姚鼐

編《古文辭類纂》創，所列傳狀、碑「、雜記類，均屬敘事一門，可考見中國敘事

文類的歷史並沒有西方那種鮮創的「階段性」，而創採取多種文體並存的創殊型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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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朝錄．賜性本末〉等、實為明代傳奇小說對傳記文學滲透的

時風，黃氏將兩者的特性予以結合，以增益文學敘述的感染力。

他認為小說家的手法有助於文作的神韻及感染力：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

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

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

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83 

黃氏此論，乃嘲諷「擬議不化」（即擔板之敘述）者，共同

的盲點多為「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之流、或世俗之調「即

有議論敘事，敝車贏馬，終非鹵薄中物」，都不能將文章寫好，

遑論言之不文，不能行遠。相反的如能「擬議以成變」者，敘事

能兼具小說家之觀點及視角，以及畫家造型賦彩的心領神會（即

顧愷之善畫人像，特別以頰上三毫得其神韻），必能得其風韻（即

繪畫上所謂之氣韻生動）。不僅如此，他的敘事觀點，已經隱然

有把「歷史敘事」（如史記、晉書等正史）與「小說敘事」兩相

契合之思維取向。這一擬議之特徵，雖不免為正統之古文家視為

未得雅正 84（即以小說為古文辭之毛病），卻無疑之成為黃氏文

道合一思想中，極為重要之敘事理則結構。遠非一般古文家一味

的徒以謀篇、鍊句、章法開闔、或起承轉合的「馭文之術」所能

規範。特別是以「風」「雷」取象，擬議文道開闔的創作訴求，

最能突顯黃氏個人濃烈的敘事色彩，值得觀瀾索源，深入剖析。 

                                                 
83 〈論文管見〉《南雷文定．三集》3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

58-60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84 李慈銘等創代古文家即批評黃氏為文「鮮採擇，才情爛漫，創有近小說家創，望溪

（方苞）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蓋指創也創」詳見李慈銘創《越縵堂讀書記》，〈南

雷文定、南雷文約〉中冊，724創台北：世界書局，1975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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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議「風」「雷」的文學意涵及其錯綜變化
之道 

黃宗羲身值明清世代交替的幃幕之下，「文學」的視野顯然

己經不再只是「純文學」的單一脈絡，或是「雜文學」的籠統概

括；而是進一步地綰結著更為曲折的心緒，以及多樣而繁複的審

美要求。誠如成復旺等論者，咸以黃氏的詩文理論，當界定在「回

顧、總結、求變」的此一重大階段 85。特別是在明清之際典範轉

移歷程之中，黃宗羲的文學思想，就格外具有蓄勢待發、積健為

雄的意義。 

文章所以能「歷劫而不朽」者，此即黃氏所推崇的天地「至

文」；就他的元氣觀的宗旨來談，一般文論中的「文氣」和「才

氣」之歸宿處，正是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的天地元

氣，亦可名為「寓理之氣」86，並綰合著「擬議風雷」的命意，在

憂患之際，陽氣萌生，寓有生生大義。例如他推崇其弟黃澤望的

文章「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

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87 黃氏明白的揭示以其弟黃澤

望的文風作為風雷之文的典型，可視為天地不朽之元氣。在〈縮

齋文集序〉中，他更進一步具體分析了由元氣之分疏而有陰陽二

氣，在不同情勢下，相互搏擊而產生的兩種性質不同的文學。其

一即是黃宗會(字澤望，宗羲之弟)，以及宋代亡國之後的遺民謝翱

                                                 
85 成復旺、黃保真、蔡鐘翔創《中國文學理論史—創創鴉片戰爭創期》112創台北：洪

葉文化事「有限公司，1994 年創 
86 張亨：〈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視界〉，《中國文創研究集刊》21-22創1994

年，第 4 期創 
87 黃宗羲著（創）〈縮齋文集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12創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42  華梵人文學報 

等為代表「陽氣」所鍾的清剛之文。這類作品是「陽氣在下，重

陰錮之」的時代產生的，即是擬議為「雷」的例證： 

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

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

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遍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

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

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蠱，未幾而散矣。 

這裡的「陽氣」、「重陰」，是借用《易經》「震卦」中的

意涵。八卦中的震卦乃由二陰一陽代表雷，震卦是二雷相重的取

象。黃宗羲用「陽氣」代表社會正義、民族正氣，用「重陰」代

表異族建立的王朝統治(如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滿族族建立的清

朝)。「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在高壓情勢下產生的民族正氣的

文學作品－「陽氣」，一如在「嚴冬」之際，儘管它氣息微弱得

好像連最輕的東西也吹不動（如偵候節氣之用的 12 律管中的葭

灰），但卻在高壓下自覺的積蓄力量，進行著看似無聲卻為「元

氣」蓄勢待發，一旦擊而為雷，則具體展現出發聾啟瞶的金石之

作。第二種情況，即作品的性質也屬「陽氣」，也表現了正義，

雖無「重陰錮之」，反而遇到了「陽明之世」－「以陽遇陽，則

不能為雷」。像商朝滅亡以後產生的〈采薇〉之歌，也屬陽氣，

但遭逢了周武王治理的「陽明之世」；因此就欠缺必然的理據，

來作為凝聚民心成為反抗的力量，其結果就流衍為暫時的遺民習

尚，並不能激起任何壯闊的波瀾。 

在這裡黃宗羲運用了易傳的擬議思維來闡示文學的本源論，

亦即綰結了「自然之道」和「創造之道」的文道理則。對於變革

的要求，也就同時考慮了作者與作品的性情結構，以及當時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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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的政治、人心結構，試圖進行一個有機而整體的考察，88

我們進一步就擬議為「風」的理則而言，他把表現這種愚忠思想

及行為的文學作品的性質定為「陰氣」。例如元朝滅亡後，席帽

山人王逢、九靈山人戴良等人的作品判為「陰氣也」，像這些人

在入明以後，屢拒徵召，甘作遺民。就整體理則而觀，他們的作

品表現的思想雖然一時能在陰暗的隧道裡捲起一陣風來，但他指

出「風落山為蠱」（《易‧蠱》上卦為艮乃山，下卦為巽為風。

擬議賢者在上；在下為風，為柔，比喻君王之教令。山下有風，

乃指賢人在位，以德化民）在賢者當政，以德化民的情況下，擬

議為「風」的理則在大環境中也無所作用，就會很快消散了。 

由此可見，黃宗羲把文學的本原抽象為「天地之元氣」，並

把不同社會內容的文學作品的本質，概括為陰、陽二氣的雙構性

思維，不僅是以哲學的語言歸納文學創作與社會現實中矛盾的關

係，更集中體現了一個時期的文風，無論是擬議為「雷」或擬議

為「風」，都以闡明文學創作是否得以「形著」一整個時代的精

神面相，來作為他在宏觀整體文道關係上，一套體用兼備的思維

模式。 

黃宗羲以「風雷」的自然界現象，除了作為他個人文學思想

的具體象徵之外，在易學整體的規律中，風雷的命意又同時兼有

「擬議以成其變化」的旨趣，對於文與道的雙構性原理而言，黃

                                                 
88 成復旺指出，黃宗羲的政治思想也同樣表現在文學理論之中，即把天下看創「天下

人」的天下，而不創一家一姓的天下創黃宗羲的文學本質論、本原論鼓吹反抗，創

鼓吹反抗不合歷史創人性規律的文學，不單創為了恢復朱創王朝，重睹漢官威儀創

相反，他創反創那種不辨正、邪，而為舊王朝守節的愚忠行為的創參見成復旺、黃

保真、蔡鐘翔創《中國文學理論史—創創鴉片戰爭創期》128創台北：洪葉文化事「

有限公司，1994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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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無論是在創作或評騭文學的史觀，不斷鼓吹文章當為天地之元

氣，陰陽交感，方能蓄積風雷鼓盪，成就不朽之至文。這一取向

乃攸關易經的「震」、「巽」兩卦，首先就「卦形」而觀 89： 

雷 震卦─陽氣在陰氣之下，有一陽排二陰而上之勢，以雷

為名，有鼓動萬物之勢，剛而前進，象徵活動。 

風 巽卦─陰氣進入強大的陽氣下方，有陰氣收縮，陽氣開

張之勢，象徵風之善於解散萬物，伏而能入，象徵謙遜而能深入

人心。 

《易‧說卦傳》故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乃將此二卦收

納在八卦之造化流行與生長之象的其中一環，尤其「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90 以見風雷「取象」「造勢」之

功，可視為黃氏論文及創作上傾向於積極進取、衝決網羅的信念。

在這裡值得探究的是「文道」既然與「易道」相綰合，為何不逕

標「乾坤」之文，以立天地變化之本源作為文學創造的原理？反

而於八卦成列之中，獨取風雷二卦之特質，立象以盡其意？就筆

者的考察而言，推本於「乾坤」二卦，固然可以將文章之道相埒

於天地造化之機，成就「至文」的典範。然而就「擬議」的思維

模式而言，法象或取象於乾坤，雖是思想上的通則，但就「成其

變化」的立場而觀，黃宗羲並不是忽略了「乾坤」乃變化之總源

的意涵，而是企圖凸顯風雷兩卦在卦象群中，與他個人關切的元

                                                 
89 杜文齊創《易學圖解》127、128創台北：漢宇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創此說的根據，

可參見戴德著（漢），王聘珍撰（創）創《大戴禮記解詁》58、59創台北：漢京文

化事「有限公司，1987 年創 
90 參見劉君祖創《易經‧說卦傳》，《經典易》創台北：牛頓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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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流行變化相接榫，並且能「形著」他個人的文學風格作為訴求
91。 

黃氏認為《易傳》中，本已將八卦的定位界說分明，也符合

自然現象的規律，但俗儒妄分「先天」、「後天」卦位，遂使此

義不明。先天八卦爭議甚大，黃氏指出許多不合常理、不符自然

的經驗法則之處。92 他認為當就「後天八卦」而觀，則謂「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其卦之排列如下，乃申明四時推移，萬物生長收藏

的規律： 

（夏至） 

離 
（立夏）巽       坤 （立秋） 

（春分）震 兌（秋分） 

艮   乾（立冬） 

（立春） 
坎 

（冬至） 

                                                 
91 黃氏在易經系統中取象創「風雷」，而與他同創的方創智也創氣一元論的學人，則

創標「水火」（五行體系），創為他在物理學方面「質測」與「通幾」的立足點，

如其《物理小識》卷一「水」條即創凡運動皆「火」之為創而凡滋生創皆「水」之

為也創參見劉君燦〈生剋消長－陰陽五行與中國傳統科技〉，收創《中國文化新論．

格物與成器》91創聯經出版社創 
92 黃氏指出若依先天卦位的說法，則呈現出「南上而北下」、「東北為寅、創方正月、

豈雷發聲之創日」「必創西南、西北為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

其或息乎？」等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之處，相關的批判，詳見黃氏創《易學象數論、

先天圖二》1創收錄創《黃宗羲全集（九）》22、23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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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出乎震」乃指一年的時令變化，其方位在正東方，代

表春天，此時為春分故為春氣旺而萬物出土之象。「齊乎巽」乃

言萬物普遍成長之象，因巽卦在東南方，代表春夏之交的立夏，

萬物蕃茂，以言萬物「潔齊」之象，後天八卦乃記天體「八節」

的符號，此八個主要的時節，如「夏至」與「冬至」乃寒暑之極，

「春分」和「秋分」為陰陽之和，「四立」（立春、夏、秋、冬）

乃生長收藏之始，故有謂八節者「八極」也，言後天八卦乃立八

卦於八極之點，觀察陰陽變化所記錄之象 93。 

依〈說卦傳〉中本具之方位（即後天卦位），則已具備黃氏

在前文論易所力主的「經傳相合」的根據，甚能闡明「陰陽之氣」

如何流轉次第生化的歷程，不致於淪入邵雍一派之取徑，致使八

卦「靜而不動，陰陽之氣止而不行」94 的窘況。 

黃氏在這方面的堅持，顯然較能安頓易道與天道之間在本源

論上的必然性。關於卦序，則斷定為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顯

見「風雷」二卦，在其中重要性僅次於乾坤父母卦，寓有更積極

的「變易性」。「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關乎世道之治亂、

國家之因革、山川之興廢、風俗之移轉、學術之盛衰、理學之晦

明、文章之誠偽、經世之泰否，皆由此一組相互對待流行之陰陽

元氣開展之、陶塑之，延展而為黃氏文史之學創作上的指導原則。 

就自然界的狀態而言，「雷」乃指空中帶電的雲相互接觸（這

些雲的內部蘊含著驚人的能量，並以捲動的上升氣流和高電壓的

鋸齒狀電光，宣洩出來），因放電而激盪空氣所發出的聲威乍響。

                                                 
93 「八節」之論，杜文齊創《易學圖解》130創台北：漢宇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創 
94 黃宗羲著（創）創《易學象數論、先天圖二》1 黃宗羲著（創）收錄創《黃宗羲全

集（九）--天文曆算、象數類》22-23 黃宗羲著（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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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風」乃指空氣流動的現象，即空氣由高氣壓往低氣壓「移動」
95。這兩者不僅是元氣的聚散變化狀態，箇中並蓄積著無比的潛

能，有待雷厲風行，震聾啟瞶，在黃氏的系列創作中，表現手法

可謂俯拾即是： 

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煙模糊。啁口焦幕燕畢逋鳥，誰

其聞之大聲呼。96 

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97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沉漂陽，繼此耿光，風

號月苦，震澤流長。98 

無論是抒情敘事，或者刻劃人物，黃氏總不忘探索在這些人

事物底層的潛能，試著讓這些特質重新顯豁於世。取象於風雷，

即是為了賦予這些題材更大的創造性。其中「風」與「雷」兩者

又各自有不同的表述特點，得以處理不同題材的寫作對象。 

例如黃宗羲在〈鄉賢呈祠〉一文中，即以「文章於世運，風

聲不遠於人間」為擬議，縱論其鄉邦三賢孫 、黃尊素、施邦曜等

人傑，「未隆秩祀，特舉逸典，以彰風烈，以飾聖治事」，為他

們代言那股不世出的蓬勃生機。 

這三位鄉邦人物的生平行誼或入於文苑或載於忠義，青史皆

有立傳。惜因清初兵火之餘，有感於後學徬徨於故紙或訴諸傳聞，

黃氏特別撰述此文。反覆以「風烈」、「風聲」、「風神」、「風

                                                 
95 〈行星風系〉88創〈雷風雲〉98創《氣象小百科》創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 年創 
96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創施公神道碑銘〉，《南雷文定．前集》收錄創

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5，78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97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南雷文定．前集》，收錄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

著第六集》16：8，136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98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南雷文定．三集》，收錄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

著第六集》16：2，34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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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的譬喻 99 竭力申說這三位足堪表率的鄉賢遺韻，並於文末說

明呈詞的方式「留此勝事，以待今時。顧欲由下遞申，或恐移文

之寢閣。豈如自上而批發，不虞胥吏之稽留，為此連名具呈，優

乞申詳。」顯然把「風一移」的一組意義指涉，將鄉賢的表彰視

為聖朝弘獎名教，移風易俗的具體作為。對於鄉民而言，且能見

賢思齊、「移易」性情。黃氏行文理正而喻博，尤其是強調洗濯

民心作為本文揭示的立意。 

又如其他諸作中抒寫自然界中潛存勃鬱煩怨之氣的「剛風疾

輪，侵鑠心骨」，100 在憑弔歷史現場中興發深沉悲慨如「高公蒞

止，千里風霾，投鞭斷流，聚骨成台，窮城就死，日影不回」，101

以及審顧人事代謝之際詠嘆「二十年以來，風霜銷盡，日就蕪沒，

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為之泫然流涕也。」102 皆為取象於風的旨趣。 

再者就取象於雷者，多為陽剛激越的情懷，例如被時人推為

陳亮、辛棄疾一格的陸文虎，其人其事的鼓盪性靈往往為世俗筆

墨之所不能概括，一股生龍活虎之氣，盎然紙上，實為擬議風雷

的具體形象。其人平素為人豪邁，無論行文或言論皆不居世俗罣

礙，黃氏乃贊曰：「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觀其人

的文作，實可歸入「奇氣」一格。103 

                                                 
99 黃宗羲著（創）〈鄉賢呈詞〉，《黃宗羲全集（十一）--南雷詩文集》29-30創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00 〈過雲木冰記〉，《南雷文定．前集》，收錄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

集》16：2，25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01 〈陜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南雷文定．前集》，收錄創楊家駱主

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5，86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02 〈戶部貴州創吏司主事兼經筳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南雷文定．前集》，收

錄創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6，101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03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收創《南雷文定‧前集》6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

名著第六集》16，96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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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描述泰州學派代表人物羅近溪的講學特質，則謂「所觸

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傾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

在現前」104，將羅氏講學風靡天下的魅力，賦予生動的詮釋。無

論偏重的層面或正或奇，以風雷為其概括，不僅體現出元氣靡滿

而勃發的為文旨趣，進一步實寓有衝決網羅、滌盪舊物的形象特

點，當我們在探索黃氏文論的「深層共同性」此一論題時，擬議

風雷的意涵，遂提供我們遞進一層剖析的重要關鍵。 

肆、「尚奇明斷」與「移易性情」的文學評騭理
念 

針對黃氏整體論文及寫作之旨趣而觀，取象「風」、「雷」

之意涵，即成為他在文道合一思想中，最為顯著的擬議特點。一

方面具有「敘事意象」之雙構性原則，其二則兼具「敘事文體」

的特性，從而開啟黃宗羲文道思想錯綜變化的面目。 

就前者而言，意象之運用，本為加強敘事作品之詩化程度的

一種重要手段。是中國敘事學與詩學聯繫上的特點，它在敘事作

品中的存在，往往成為行文之詩意與突出之標誌。尤其敘事意象

將中國文學中具有形象可感性之詞語，往往匯聚著歷史和神話、

自然和人文之多種信息，可以觸動人們在廣闊的時空之間聯想。

意象概念之確立，又當以易經《繫辭傳》之「言、意、象」之辨，

亦即：「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

而通之以盡其利，鼓之舞之以盡其神。」一章為表徵，顯然仍闇

合於前述的擬議思維方式。此外並連繫著六朝時期的「言意之

                                                 
104 黃宗羲著（創）〈泰州學案三〉，《創儒學案》收錄創《黃宗羲全集》8，762，台

北：里仁書局，1987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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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進而成型於《文心雕龍》〈神思〉篇中闡示之：「使玄解

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燭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

術，謀篇之大端。」將意象的陶鑄與馭文之理論視為相輔相成之

關目。 

中國的敘事意象又兼有「共構性」之特點，《繫辭下傳》中

論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即已暗示此傾向。並且將意象之應乖離合的組構及操作，與《易

經》中強調天地撰作（創造）萬物之道，有了一密切之結合關係。
105 黃宗羲取象於「風」、「雷」之意象，即能彰顯以陰陽雙構性

之敘事理則為旨趣，貫穿於整體之文史論述之中，形成一鮮明而

錯綜的文學意涵。就意象之類型而觀，乃兼有「自然意象」與「文

化意象」之性質，並泛化於敘事作品之中 106，自然意象乃體現中

國「天人合一」思維之於自然景物之敏感，並賦予人間意義和詩

學情趣。而文化意象則具有文人採行的隱喻手段和文化聯想。107 

黃氏以風雷為敘事意象之詮表，並非他所獨具而孤立的現

象，除了前述易理上之歸位還原之外，並兼有文化史上既有之論

                                                 
105 楊義創《中國敘事學》293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106 楊義指出，創象經過創創之選擇創組合，達到象與創互相蘊涵和融合之狀態，它自

然成為一種社會文化之審美載體，一種人文精神之現象創由創組成創象之物象來源

不一，或來自自然、社會、民俗、神話、來自創創創直覺之靈創，或歷史文化之積

累，而有不同類型之創象聚合創計有自然、社會、民俗、文化和神話創象、數種類

型創楊義創《中國敘事學》313，314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107 自然創象例如「蝴蝶」在莊周夢蝶，創創女色之喻如《蝴蝶夢》雜劇，〈蝶戀花〉

詞牌中，獲致了充分之詮釋創又如菊花之創隱逸、晚香（晚節）之喻，亦為此一系

列之表現創文化創象則如《西遊記》中創「猿」為心之神，創「豬」為創之馳創其

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創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蓋亦求「放心」

之喻等等，兼有創富的宗「、玄學創文化隱喻之創點，參見楊義創《中國敘事學》

321，322創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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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傳統，例如清初編定之《淵鑑類函》一書中，載有「風」、「雷」

兩大系列之歷代文史論述集成。可視為此一組雙構性之意象，在

整體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中，實已具備了豐饒之擬議思維，有

賴創作者，如何取精用宏，以體現出「天地之撰」的奧義 108。如

論「風」之系列引〈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感同，

海內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

也。」《埤雅》曰：「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而

風之敘事意象又兼有：動物、宣氣、撓萬物、變色、解凍袪塵、

送香飄粉等意義指涉。109 

再如論「雷」之敘事意象，如〈物理論〉曰「積風成雷」。

《西京雜記》：「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又有

謂「雷入地則孕毓根莍，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

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而雷之意義指涉又兼有拒難折衝，

動威彰德，出豫作解，震曜感生等特性。110 

針對上述的觀察，自然意象與文化意象之間之彼此交互指

涉，使得擬議風雷的這一組意象，具有更廣泛的層次性，亦即除

了表層敘事功能之外，更兼有深層敘事理則之思考。這一層次的

特點，實攸關於「文體」自身的規律而言，剋就文學本源論的立

場而言，黃宗羲的取象風雷，除了在易道方面兼有「自然之道」

的意義之外 更與《文心雕龍》的〈檄移〉篇，有著強調變通的「創

                                                 
108 參見王士禛、張英等編纂創《淵鑑類函》天部，77創（風目），107創（雷目）創

書廣泛收羅歷代文化百科之史料，創創初官修之大類書，由天地人事，創迄草木蟲

魚、官制民生，共計四十五部，再下分子目，創供詩文典故之查檢，創書乃由《藝

文類聚》、《初學集》等十七種古代類書之基礎上擴編而成創 
109 王士禎編（創）創《淵鑑類函》77，83，84創 
110 王士禎編（創）創《淵鑑類函》108，109，110，111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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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道」旨趣。亦即兩者一剛一柔、相輔相成以為變革的氣勢,，

檄文的「植義颺辭，務在剛健」與前述擬議為雷，著重動威彰德、

拒難折衝的意義指涉相合。而移文的「文曉而喻博，洗濯民心」111，

又得以和擬議為風，著重動物宣氣、解凍祛塵的意義指涉連繫，

自然意象與文化意象上的結合，有助於疏通文道思想的雙構性思

維。 

我們可以持續性的探索在明代文章「辨體」之學的領域中，

吳訥的《文章辨體序說》在論述「露布」（即檄文別稱）之文，

格外強調「奮發雄壯 112」，得以和《文心雕龍》所謂的「布諸視

聽」的軍事性文告特性一致，而此一文體又兼有征伐上的聲討性

（如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以及徵召上的曉諭臣民及部

曲（如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在寫作上需對整體形勢加以

分析，並具有誇飾之詞，以表現出壓倒對方的氣勢。雖屬公牘文

的性質，但寫得好的檄文如唐代駱賓王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即具有文學性，極有藝術感染的力量 113。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

序說》則以《文心雕龍》所謂的「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

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為然，並兼取報答諭告之意 114。陳懋仁

的《文章緣起注》，則看重「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

                                                 
111 詳見劉勰著創周振甫注創《文心雕龍注釋、檄移》393－394創台北、里仁書局，1998

年創 
112 吳訥等著（創）創《文體序說三種》48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創 
113 褚斌杰創《中國古代文體學》494創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 年創 
114 吳訥等著（創）〈文體創辨序說〉，《文體序說三種》80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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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軍容弱」，同於《文心雕龍》所論的「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

於已然 115」的基本寫作宗旨。 

再者針對內部勸喻的「移文」而論，徐師曾指出當為「諸司

（內部）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又有「咨」、

「牒」、「關」等平行用語 116。陳懋仁則強調「移、易也、讓責

也」的特性，同於《文心雕龍》的「詞剛而義辨」的旨趣
117

。 

這兩項文體規範的確立，「檄移」一格本屬「公告」性質 118，

兩者體用參伍，論者自其性質及對象而分，「檄」本屬軍用文書，

多為下行或平行，「移」為官家文書，多為平行，或有下行者；

又分「文移」用於文事，以及「武移」用於軍事兩分 119。而檄者，

就字義而言，乃「皦」也有明自宣露之意，所以它必須先聲奪人，

如疾風之衝擊萬物、氣勢弘偉。因為事昭才能宣露，所以不可使

「義隱」、「辭緩」，氣勢才能剛健。例如桓溫的〈檄胡文〉，

「每惟國難，不遑啟處，撫劍北顧，慨嘆盈懷」將奔赴國難的激

越心情，表達出戰爭的正義性的理直而氣壯。而移文則重視論証

                                                 
115 吳訥等著（創）〈文章緣起注〉，《文體序說三種》23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創 
116 周振甫認為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中，〈檄移〉（公告）與〈詔筆〉（布政）和

〈封禪〉（祀典）三創同屬「王言」系列創而〈章表〉、〈奏啟〉和〈議創〉則屬

臣子之創，另成一組創〈書記〉為朋友往來文字，自成一類，參見劉勰著（六朝‧

梁）周振甫注創《文心雕龍注釋》401創台北；里仁書局，1998 年創 
117 吳訥等著（創）〈文章緣起注〉，《文體序說三種》19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創 
118 周振甫認為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中，〈檄移〉（公告）與〈詔筆〉（布政）和

〈封禪〉（祀典）三創同屬「王言」系列創而〈章表〉、〈奏啟〉和〈議創〉則屬

臣子之創，另成一組創〈書記〉為朋友往來文字，自成一類，參見劉勰著（六朝‧

梁）周振甫注創《文心雕龍注釋》401創台北；里仁書局，1998 年創 
119 劉勰著（六朝‧梁），王更生編創《文心雕龍》374-375創台北：金楓出版社，198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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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確，方能有移易風俗，令往民隨。例如東漢劉歆的《移太常博

士》一文，劉氏具陳移書的理由為博士不該抱殘守缺，忽視學官

傳授經書的脫漏事實。其次不該深閉固距，接受得之於孔子宅壁

中的古文經，以校今文經。其三漢哀帝已然下詔劉氏與五經博士

論義，不當違明詔、失聖意，故能得移文的辭剛而義辨 120。 

藉由上述的層層展示，黃宗羲擬議風雷的文體溯源，即是我

們為了在文學本體論中確立其「共構性」的敘事意象關鍵。亦即： 

取象於「雷」─尚奇明斷─與「檄」文之厲辭明斷相擬議。 

取象於「風」─移易性情─與「移」文之移風易俗相擬議。 

透過上述的雙構性，以確立其「蓄積元氣鼓盪，發而為陰陽

交感的風雷之文」之論文宗旨，方能進一步貫穿前述黃氏由易道

〈原象〉中的擬議原則，進而綜括黃氏在敘事文學以及詩歌等方

面的作品。從而確立此一技巧性結構（即馭文之術），實蘊含著

深層的哲理性結構，將文道合一、以道貫技的根本理念，予以深

切著明的體現。 

特別是詩歌中表現的時代氛圍，多半可以側見人心思變的趨

向，黃宗羲指出若無「變風變雅」一格的出現，那麼詩歌之道就

不免狹隘而不及情︰ 

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

夫以時而論，天下之治日少而亂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亂日

難。韓子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

                                                 
120 劉勰著（六朝‧梁），王更生編創《文心雕龍》400-404創台北：金楓出版社，1988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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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苦之言易好。」向令風雅而不變，則詩之為道，狹隘而不及情，

何以感天地而動鬼神乎﹖121 

變風變雅的哲理性，可以彰顯於人物性情的刻劃，例如黃氏

為其母姚太夫人撰文，移書史館立傳的〈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一文，即是以移文之體例，將其母親畢生「始遭東林黨禍、繼之

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家破國亡之慟「覆巢之後，復遇覆

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其母雖歷

人世「風雨」，而「天下想望風烈」122，一時名公鉅卿，或就拜

謁詢問起居。每當壽辰，海內亦多有傑作，以表徽音。另外如〈移

史館熊公雨殷行狀〉、〈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皆

歷敘其人生平之風節與特點，作為史館立傳之張本，123 皆可考見

「風移」之體在歷史敘事中賦予的意義指涉；其中像〈移史館不

宜立理學傳書〉即為此體中的代表 124，該文的地位及影響，可與

上述劉歆的〈移太常博士〉一文等量齊觀；兩者都可視為針對儒

學與學術思想史據理力爭，並以舉証確鑿的論述，將學術的真相

予以持平的定位。 

針對「雷一檄」這一組的意義指涉而觀，實乃黃氏最為顯著

的創作特點，亦即為文「論斷」必主發聾啟瞶「破邪求實」125 貴

                                                 
121 黃宗羲著（創）〈陳葦庵年伯詩序〉，《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45-47創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22 《南雷文定．前集》9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148-149創

台北：世界書局創 
123 二文皆收創《南雷文定．前集》，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著第六集》16，

9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24 （移史館不宜立理學傳書）收創《南雷文定、前集》4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

文學名著第六集》16，65－66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25 李創友創《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創學與創學史觀》153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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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創新，以刮磨斯世之耳目為訴求。行文之中雖無逕名「檄」之

文體，然而細按文意，此類的文作不乏黃氏個人深切的寄託，在

整體作品而言，十分醒目。取象於雷的特點，乃契屬於黃氏的學

案式思維，著重對於事物的種種現象作一如實的斷案。126 故植義

颺辭，務在剛健，事昭理辨，故能氣盛辭斷，體現了「檄文」一

格厲辭為武的精神。這一點綜觀他的學案、史案、文案等系列連

作，皆可一覽無遺；黃氏崇尚論斷的理念，能夠真切的把握各種

不同風格的特點以及如何學習、如何取法不同典範的問題。是以

他能確估文學上唐、宋兩大風格典型的審美意涵，在其論斷之下，

得以並存俱賞，也下啟了清代宋詩派的局面。 

黃氏的文論、詩論不僅是言之有物，論證確鑿，儼然樹立起

評騭文學本質與鑑賞多元風格的判準，再加上他所看重的博洽及

尚奇，對於世事人情的仰觀俯察，抉微鉤沉之心，甚能將歷史敘

事的宏觀，以及小說敘事中的特寫，予以結合。凡此種種，有賴

於學案式的思維，重新確認不同的文學風格，才能在意識及題材

上跨越既有的偏執。 

                                                 
126 本文將黃氏思維方式概稱為「擬議」思維與「學案式」思維，乃義近創黃俊傑將古

代儒家的歷史思維，界定為「比式思維方式」和「興式思維方式」的創法，黃文的

目的乃在創透過這兩種思維方法，「究共同的隱喻性質創而筆創的目標旨在疏通黃

氏「層敘事理則結構創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創其運用〉，收創

楊儒賓、黃俊傑編創《中國古代思維方式「「》（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頁

17-23創黃氏諸「案」之制創，如《創史案》、《創文案》、《創儒學案》、《南雷

文案》等此外並有《宋元學案》、《宋文案》、《元文案》等未完成之系列著創，

遺命其子黃百家續撰創參見方祖猷創《萬斯同傳》237創允晨出版社創此外並有《創

詩案》的編撰構想，交付李杲堂、董理惜因李氏早卒，遂中斷此一計劃創參見‧黃

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一）--南雷詩文集》11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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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靳熊封詩序〉中傾注了「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

四出，天地為之動色」的拒難折衝精神，一如雷檄文體的布諸視

聽：「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

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

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

神所寓也。」127 黃氏推崇這些豪傑人物及其不世出的經典作品，

不僅含括正統的經史文學，並兼及了九流十家的博洽之學。在他

的論斷中，這些大家之所以不朽，正在於尚奇博雅，不依傍門戶，

流於膚廓模擬。反而是蓄積元氣鼓盪，出地則發揚隱伏，無所遏

抑「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說的正是這樣一

股天地的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

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有意於為文制作者，當以此為舍我

其誰的豪情。 

然而黃氏撰作此文，同時也批判了有明一代擬議於唐風格

調，不能成其變化的盲點，說穿了正是不能開拓豪傑精神的窘態： 

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為鼓吹，

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為祕笈；有虞山之唐，以

排比為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

塗，是使詐偽百出，止留其膚受耳。 

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及及明末的錢謙益，彼此雖相

互批判，在黃氏觀來，都如同瞎子摸象，僅能得到唐代風格的片

面，不能開展更大的格局，也看不到那種萬古豪傑的精神流注。

也就是說不能只以特定的「經典作品」為效法的對象，而當返諸

                                                 
127 黃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59（創）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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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體」的千彙萬狀，方能新變代雄，走雲連風。本文的抒寫懷

抱，可謂是反思明代文壇的潮起潮落，一如《文心雕龍》〈檄移〉

篇中所言的：「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同樣深度的

探索及批判，又可參見〈姜山啟彭山詩稿序〉，以迅雷般的昭示，

將歷來的宗唐法宋之爭，戡定為一「假問題」的糾結，並不符合

事實的驗證。尤其他大膽的揭示：「善學唐者，唯有宋人。」此

一真知灼見，乃為黃氏個人究心於詩文之道的體會，試圖解消明

代文學入主出奴，擬議不化的一大公案，並指出宋人學唐的實際

狀況，以為明人殷鑑：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為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

白體、崑體、……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

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128 

在此一「宗唐」的系譜之中，黃氏採行他所擅長的學案式論

證，將唐宋之間密切的繼承關係，以破解唐宋之爭的假象。他更

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斷言： 

少陵體則黃雙井耑尚之，流而為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

是為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

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王輞川、孟襄陽之

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群言，上下於數

千年之間，始成其為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129 

此論一出，允為學詩文者必備的獨立思考，方能於「辨體」

之外，真切的反省創作的意圖及旨歸，才不致於落入有明一代，

                                                 
128 黃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5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129 黃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5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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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學唐的流蔽：「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

謂詩律細者，一變為粗材」。他更以像徐渭、楊珂等抗懷當代的

人物，不作所謂的「假唐詩」允為風標，視為古越東浙一地，不

落俗套，文道合一的典範： 

吾越自來不為時風眾勢所染，當何、李創為唐詩之時，陽明

與之更相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

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

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

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

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
130 

源頭既清，波瀾自闊，是黃宗羲論斷文學本體的首要關目，

方能使文學的價值，走出「載體」的附庸性及侷限（亦即道之載

體，或是世俗習見、模倣門戶之見的載體，而非本體本源的千彙

萬狀）。黃氏則將文與道的關係重作貞定，從而以道為「擬議」，

將文道合一的關係加以形著變化；取象風雷，發乎檄移之文的意

義指涉就在於此。黃氏諸多的詩文集題序之中，即恪守這一撥亂

反正，破邪求實的信念；並寓以「尚奇明斷」的知人論世尺度，

輔以「移易性情」的宏旨，將整體健全的文學與文化視觀，以他

個人的使命感，在《明文案》和《明文海》中等相關鉅著扮演詩

文潮流中的疏鑿手，好教涇渭各清渾。 

                                                 
130 黃宗羲著（創）創《黃宗羲全集（十）--南雷詩文集》5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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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文道思想的總體論斷而觀，黃氏為其門人，亦即他在海

寧講學的主持人許三禮所作的墓誌銘中，即將此一錯綜變化的文

道關係，寓以深切著明的詮釋： 

南皋有言，道體無方；中流一壺，即是康莊。有宋以來，執

一為道。以之治平，未見其效。降於今茲，道在口舌，塵飯塗羹，

妄相分別。侃侃安陽（即許三禮），講學東南，苟其力行，何患

不堪……一日所行，必告於天，風雨露電，相為後先，彰水之滔

滔，逝者如斯，先生往矣，豈不爾思。131 

黃氏感懷許三禮不因官宦之身，而懈怠其講道論文之心「延

攬人才，上自賢豪名世，下至地巫、星客，一藝之長者，無不羅

而置之幕下」。並與黃宗羲在海寧一地立講會，傳斯文。許三禮

更由黃氏親授黃道周的《三易洞璣》，以及授時、西、回三曆，

是曆算學方面的傳人。並與數學家陳言揚、詩人查慎行皆為黃氏

在海寧一域重要的門生。黃氏在文中闡揚了道體本無方，不容假

借及偏執，才能有一本而萬殊的變貌，學問如是，文章之道亦然。

奈何宋代之後，執一為道，有明一代，道在口舌，純為門戶之見，

意氣之爭，都是見道不明的因故。許三禮身體力行，以崇尚風雷

之意志及願力，將道體與人格的主體復歸於一，實為文道思想由

「文道合一」朝向「人道合一」；並由「作品」的整體結構理則

探索，遞嬗為「作者」與「讀者」在人格思辯上的具體踐履。 

伍、結論 

                                                 
131 黃宗羲著（創）〈兵部督捕右侍郎酉山許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十）--南

雷詩文集》467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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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之感通與道的形著於文章，上自寒暑日月之推衍，下至

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構成了宇宙浹化流霆圖象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132 人與物的感應交通之理。風雷搏擊而鼓動萬物；置諸黃宗

羲文道思想的通則，此一「元氣」的運行狀態當為「貞元會合之

氣」，文統必有所歸 133，針對明清異代文運之興繼廢繼絕上，亦

寓有莫大的啟示。 

「風雷」文統的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成就的不獨為黃氏身

處的「浙東」一域；這一敘事結構的揭示，據本文的考索及參照，

實為觸及了中國文論史中演變的一大規律，亦即不同時代、不同

文體之間，只要是觸及了「變革」的自覺及要求，134 往往都寓有

「擬議風雷」的特質。只要試圖重新確立典範者，皆有托名風雷

或夸飾以風雷的共同傾向，儼然形成了這一敘事思維的基調。 

                                                 
132 楊儒賓創〈從氣創通到貞一之道〉收創楊儒賓、黃俊傑主編創《中國古代思維方式

「「》140創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創 
133 〈傳創樓藏書記〉，收創《南雷文定‧三集》1創詳見楊家駱主編創《中國文學名

著第六集》16，17創台北：世界書局創 
134 趙園創《創創之際士大夫研究／下編創遺民研究》450、451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創指出變革的取向並非始自創亡之後創方創智自說當壬申社事方盛之創，自己儼

然「不自知其聲之變矣」創同文說：「臥子（陳子龍）嘗累書戒我，悲歌已甚不祥創

嗟乎，變聲當戒，戒又安免！」他還說：「尼山創興，天下屬詩，而極于怨創怨極

而興，猶春生之，必冬殺之，創郁發其氣也創……天地無風霆，則天地暗矣！噫嘻！

詩不從死心「創，其詩必不能傷人之心、下人之泣創也！」方創智亦創擬議風雷，

創應油然而生的文學表現創彭士望又創勢「不「已」為說：「……世則有然，文從

而變，而創文創之用心彌可彌取，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郁不獲舒，激為雷霆，

凝為怪雹，動蕩摧陷，為水溢山崩創夫豈不欲為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有所窮，不

「已也」創魏禮亦創為「古今論詩，創溫厚和平為正音，然憤怨刻切亦負何可少，

要視其人所處之創地」創同創黃宗羲《陳葦庵年伯詩序》說詩之正變繫于其創，「哀

而非私」，「何不正之有？」《金介山詩序》、《萬貞一詩序》也說詩的「正」「變」，

不創「淒楚蘊結」為病創 
擬議創風雷的文學創品，又當如何賦予藝「的觀照創定位？朱鶴齡認為，文字于劫

難之餘，有可能呈現為另一種美：「自創而脆創堅，潤創燥，靡創勁，華實斂藏，

結為絢爛，鴨腳楓柩，經霜創花，紅葉翠陽，參差綺縟，當之創神寒，望之創目眩——

此亦天下之壯觀絕采也創使非秋氣坎壈、寒威砭飢之後，其何創「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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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氏揭示的風雷之道，實已觸及了中國敘事學的深層結構，

置諸文學史的歷程作為對照，我們可以看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是莊子塑造的獨特的語言情境，在他筆下賦予寄

託的「至人」、「真人」，其特點正是「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

不能驚」（〈齊物論〉），故能馳騁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王弼為了闡明老子之道「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的

妙旨，故謂「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聲」以及「夫奔雷之疾猶不

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故能言「執大象則天

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老子指略》）除此之外，見諸文

論史諸家共同論調，可蔚為大觀。試舉部分論點，以見大致規律： 

梅堯臣：文章革浮譊，近世無如韓，健筆走霹靂，龍蛇奮潛

蟠。颺風向端倪，鼓蕩巨浸瀾。（〈依韻和王平甫見寄〉） 

李贄：追風逐雷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

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雜說〉）  

龔自珍：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

擻，不居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 

黃遵憲：下有深池列鉅艦，晴天雷轟夜電閃。最高峰頭縱遠

覽，龍旗百丈迎風颭。長城萬里此為塹，鯨鵬相摩圖一噉。（〈哀

旅順〉） 

譚嗣同：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論藝絕句

六篇〉） 

對於偏主於「風」或取象於「雷」的思致，又能見諸於司空

圖、嚴羽、王夫之、焦循、魏禧、何紹基、章太炎、魯迅、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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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熊十力等諸大家的文論筆墨。135 對於疏通易學的「自然之道」

和「創造之道」在中國敘事理則結構之影響，以及陶塑作者人格

與作品風格的層境，本文的探索只能算是一個端倪。 

黃宗羲文道合一思想的開展，並不是顯揚作為一個文化鉅子

的「文學側面」，而是確立其文化志業的主體，當以其「文學思

想」（即文道合一）為軸心，才能如實而一貫地，涵括由他開展

的全幅文化格局。再者由「貞元之氣」的鼓盪，發而為擬議風雷

之文。我們透過黃氏畢生苦心擘劃，積健為雄的文學身影，得以

疏理出潛在於中國文論史中的敘事結構，證明這是一個開放、有

機而整體的系統，對於我們重新審顧文學思想的本體及本源，將

寓有貞下啟元，其命維新的契機。 

                                                 
135 綜考成復旺等人合著之《中國文學理論史》，筆創發現，大凡處創各朝代，面創文

學思想之破舊立新，皆不外乎關創文學本源論的反省，而在諸家論文之中，多半都

寓有擬議風雷的潛在創點，可視為中國敘事思維的一項重要表現創上引諸家文字，

皆出創上書各朝代之分冊，請參見之，本文僅舉部分，創概其餘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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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literature should always express Tao, is an issu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position of Huang, 
Zong-si (黃宗羲) about this issue. According to Huang Zong-si, litera-
ture is the principle of manifestation of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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